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Wow,MIT”如雷贯耳的MIT——创新
鲜为人知的MIT——创业
创新创业的MIT——标杆

第二章 揭开创新创业的神秘面纱MIT创业创新模式的由来
MIT创新创业模式的奥秘

第三章 影响创业创新模式的主要因素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第四章 与中国的对比和启发中国为什么需要创新创业？
中国创新创业的差距在哪里？
MIT的创新创业对中国有何启示？

结语
参考文献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前言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悄然拉开，你准备好了吗？如果说“引进和模仿”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在短短的30多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之路。那么，“自主创新”将是中国赢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必要手段，基于“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创新创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干细胞”和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中国如何才能够实现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创业”呢？大洋彼岸，美国有何可借鉴的经验呢？

本书以MIT（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模式为例，详细展示美国是如何实现其超人的创新创业大业的。MIT的科学研究成就已经广为人知，到目前为止，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则是其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成就。很难想象由MIT校友创办经营的公司，其年营业收入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若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则能排在全世界第11位。而且，MIT创新创业的精神还在社会上不断被发扬和升华。

MIT创新创业系统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其“Mens et Manus”（拉丁语“知行合一”）的校训。MIT的创业与创新紧密结合，创新来源于知识，知识则来源于MIT自身的研究。经过150多年的发展积累，MIT已经发展为全世界极为重要的高科技知识殿堂和研发基地。MIT不仅在发明创造和创新创业上成绩斐然，而且以创新为支撑的创业模式对社会的示范效应远远超越了其取得的经济成就。MIT这种将基础研究、教学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模式，正在取代传统的象牙塔教育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

为了探索MIT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奥秘，本书系统剖析了MIT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详细阐述了MIT内部创新创业的流程与机制保障及外部环境与MIT的融合发展机制，深入探讨了MIT在研究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之间的辩证统一，并重点阐述了MIT在“政产学研”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合作方式。本书意在表明，兼备良好创业环境的大学在一个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创业并不会削弱大学对基础科学教育和学术创新的追求，相反，对MIT的研究分析表明，二者是相得益彰、相互强化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最后通过对比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差距，剖析内在的原因，结合MIT的经验，提出了未来中国创新创业的发展思路。MIT的创新创业模式对中国政府、高校以及企业和创业者个人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了增强本书的可读性，书中穿插了大量生动的案例，并对比探讨了在国内创业成败的因素，相信这些会给读者带来启发。

本课题的研究受到MIT MISTI全球种子基金（MISTI Global Seed Fund）、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1CGL049）和上海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010EJB009）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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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Wow,MIT”

“你来自哪所大学？”

“MIT。”

“哇，MIT!”

“哇”包含了世人对MIT的赞誉与仰慕。“世界上最好的理工大学”、“科学家的摇篮”、“莘莘学子神往的科学圣殿”等等，不胜枚举。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MIT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引领着科学研究的前沿，先后诞生了80位诺贝尔奖得主。

1861年，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建了MIT，历经150年的发展，MIT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家喻户晓。“Mens et Manus”是MIT的校训，即拉丁语的“知行合一”。正是这样的精神，引燃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MIT也因此获得了“工业发动机”的美誉。时至今日，MIT在通过应用科研成果解决复杂问题方面的能力依然无人能及。在解决能源紧缺、气候变暖、疾病治疗、扶贫救困等领域，MIT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个半世纪以来，MIT在技术创新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突破，令其他大学羡慕不已，却又望尘莫及。或许MIT在创新方面的成就过于耀眼，抑或MIT在形象宣传方面过于低调，致使外界对MIT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她科技创新的一面。

其实，真正了解MIT的人都知道，MIT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创业。MIT在利用其创新成果进行创业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和她在科技方面的成就相提并论。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是其近乎传奇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在此方面的领导地位。

截至目前，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营业收入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可排在全球第11位。其中，有不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500强公司。例如，通用汽车、惠普、英特尔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在业界领先的企业均为MIT的校友所创办，如飞机制造巨头麦道（McDonnell Douglas，1997年麦道公司与波音公司合并），半导体产业的巨无霸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国际数据网络的先驱和领导者3COM，剃须刀行业领头羊吉列（Gillette），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IDG（International Data Group），国防产品方面的领军企业雷神公司（Raytheon），大名鼎鼎的“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导弹均出自雷神公司之手。

创新创业的基因已经成为MIT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特气质。MIT创新创业系统的演变充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校训，并将其发扬光大。MIT的创业不是凭空而起的，如果“创业”是“行”的话，那么“创新”就是“知”。MIT创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本钱就是“知识”，这些知识来源于MIT自身的研究，这就是MIT独特的创新创业模式。MIT通过创新创业真正做到了“理论顶天、实践立地”，她对社会的贡献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大学。

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科学技术积淀，MIT才会不断吸引科技界及实业界的精英纷纷云集，使得MIT创新创业模式对社会的示范效应远远超越了自身取得的经济成就。世界上很少有大学能像MIT那样，把科学研究、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良知等汇集一身，这些品质是MIT未来声誉和影响力的保证。

如雷贯耳的MIT——创新

科技立校

罗杰斯创办MIT时，“科技”刚刚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在当时建立一个专门致力于科技发展的学校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注重实用性和可行性，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坚信MIT可以加速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这使MIT自建校之初便具备了创新与创业的基因。

MIT人注重知识与实践并行，在美国工业强国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批知名的科学家在此诞生：譬如，MIT的第一位女性研究生、化学家艾伦·斯瓦罗·理查兹(1873年)，执导了美国第一次综合水质量检测工程并开创了生态学的新领域；主攻化学的A·D·利特尔(1885)和皮埃尔·杜邦(1890年)，以及航空工程师唐纳德·道格拉斯(1914年)和詹姆斯·麦克唐纳(1925年)等，创造出许多全新的领域和产业。

在“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加大对自然及工程科学的投资，MIT发展十分迅速。战争期间，MIT为美国政府制造了许多威力极大的高科技武器，如与军方合作建立了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合作研发实验室——MIT辐射实验室，研制出雷达。它被誉为“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机构”，并在短短5年的密集研究中获得了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才能取得的成果。雷达研制的成功不仅成为盟军取得胜利的一大法宝，更为战后美国科技的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至今为止仍有人戏称MIT是“战争学府”。

如果说美国是“二战”受益最大的国家，那么MIT就是“二战”受益最大的高校。“二战”结束后，MIT继承了原辐射实验室的部分人才和仪器设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电子研究实验室、核能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和国家林肯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成立，使MIT迅速成为电子学、微波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等学术领域的领头羊。

“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MIT仍然在美国国防科技领域担当着重要研究角色。20世纪80年代，MIT成功研发的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确饱和攻击”能力。

20世纪MIT最主要的成就当属由杰伊·赖特·福里斯特（Jay Wright Forrester）领导的旋风工程，其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实时处理资料的“旋风计算机”（Whirlwind），并发明了磁芯存储器，这为个人电脑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探索和创新的相互作用与碰撞之下，MIT呈现给人们一种“创新机构”的全新模式，她的前沿科技大力推动了国家发展。她的先进理念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新兴产业崛起、医学进步，以及诸多赋予我们现代生活品质的科学技术的出现。

案例1-1MIT 的前世今生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从欧洲传到了美国，但当时美国的工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生产力极其低下，急需实用的工农业技术和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来提高效率和效益，推动美国经济发展。

独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受欧洲，特别是英国传统大学的长期影响，大学与社会现实脱节，不能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不能适应美国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而延缓了农业技术推广与工业机械化进程，造成美国工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和效率低下，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于是改革和创建新的高等教育形式成为当时美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种环境下，MIT成立了，其初衷主要致力于科学技术教育，立志于知识的创新与传承。

作为MIT的创始人，威廉·巴顿·罗杰斯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1861～1870年以及1879～1881年间两度担任MIT的校长。1853年，罗杰斯前往波士顿，致力于创建科学技术教育的公共机构。在当初的建校观念中，MIT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校，而是由“艺术学会、艺术博物馆、工业科学学校”三部分组成的教育机构，旨在通过合适的方式，最大可能地推动科学的实际应用与艺术、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融合。创建者希望MIT充分发挥上述三部分职能，推动实用知识的传播、工业的进步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

MIT属于赠地学院，因为当时政府缺乏资金支持教育，但其拥有数量庞大的国有土地。于是，联邦政府决定以捐赠土地的方式资助高等教育的发展。1861年4月10日，马萨诸塞州（通常简称为“麻州”或“麻省”）议会与MIT签署了赠地法案。赠地学院通过教育立法确定教育投资的目的、任务、重点范围等，特别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为社会服务，培养实用人才是其显著特点，而MIT恰恰具备了上述特征。可见，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倡导知识、技术服务社会的理念是MIT的立校之本。

创新先锋

在麻州地铁线MIT站点候车月台，两边的墙上贴满了MIT的老照片，诠释着历年来MIT最重要的科研成就。细看就会发现，MIT的许多成就都是开创性的，其创新性研究一直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在电话、电磁、雷达、高速摄影技术、办公室复印机、癌症的治疗、计算器、电脑、互联网、人类基因序列的破译、激光、时空穿梭等方面，MIT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其中有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的彩色照相机；制造于1931年，在分析机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范内瓦·布什微分分析机；诞生于1947年、随后用于雷达研究的旋风计算机；1977年研发的美国航天飞船，至今仍在从太空传送数据。今天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其雏形是70年代MIT的科学家为美国军方开发的军用通信网络。

MIT不仅仅在自然及工程科学领域享有极佳的声誉，在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语言学方面也同样优秀。更为难得的是，MIT非常注重和鼓励师生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在工科、理科与文科之间形成了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有力地推动了MIT创新创业的发展，为美国的企业界、科学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MIT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已超过100个。例如美国国家最高机密（负责研发高科技武器）的林肯实验室、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及人工智能实验室、国际尖端的多媒体实验室等。其中，较为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当属以计算机科学为背景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该实验室先后与人文学院下的科技与社会项目（STS）合作开设了比较媒体研究专业；与研究生命科学的院系合作，既以计算科学深化其研究，又以多媒体手段展示其科研中的精彩之处，提高趣味性，普及该领域的科学知识。

MIT发展一门专业与学科，往往不像其他大学那样，先设立一个学院把地盘圈起来。她是先充分外延出去，尽可能扩展这门学科的精彩有趣之处，激发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的创新兴趣，在相关学科上形成融合发展的优势，等时机成熟了，再设立一个学科。

MIT的教学科研方法领先，对近代科学“革命”的贡献被业界所推崇，是迄今为止培养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MIT追求科学创新的精神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植性的文化。另外，在MIT，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创意，并且，许多创意在学校的引导与帮助下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并成功实现了创业。因此，MIT积淀下来的创新气质是其创业发展的基础，亦是其创业的源泉所在。

案例1- 2MIT与旋风计算机

在计算机发展的历史上，不得不提及MIT的旋风计算机。旋风计算机是世界上第一台能存储程序的并行计算机，并对存储器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它对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旋风计算机于1950年12月投入运行，在此之前的计算机要么不能存储程序（如ENIAC），要么虽能存储程序，但又只能以“串行”的方式缓慢运行（如EDVAC、EDSAC）。旋风计算机引入了当时先进的实时处理理念，并最先采用显示器作为输出设备，与以往机械系统的电子置换不同，拥有世界首款成熟的操作系统。其设计理念被美国空军的SAGE(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采纳，并对20世纪60年代的商用计算机产生巨大影响。

旋风计算机是由福里斯特领导制造的。1939年福里斯特来到MIT研究生院，先在高电压实验室做助理研究员，后来又去伺服系统实验室，开发火炮及雷达装置的电动与液压伺服机构。1944年福里斯特选择了海军资助的设计旋风计算机的项目，以便处理风洞实验数据而设计新的飞机。1947年,福里斯特等人完成了高速程序内置式计算机的设计。他最重要的进展是1949年发明了磁芯存储器。旋风计算机在1953年用磁芯存储器取代了静电存储器做内存，使用磁带和磁鼓做外存，使计算机的性能得到很大提高。

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唤起美国军方对旋风计算机的重视。于是福里斯特又领导了SAGE项目。它是以旋风计算机为控制中心、把美国各地的防空雷达站连接在一起的实时防御系统。SAGE系统于1958年投入运行，其用通信线路把各防区内的雷达观察站、机场、防空导弹和高射炮阵地连接为联机计算机系统。该系统一直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

后来，福里斯特任职于MIT斯隆管理学院，其创新工作是把电力系统的工程观点应用到人类社会系统上，用计算机来模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种方法也是目前非常流行的“系统动力学”。

从上述旋风计算机的案例可知，MIT不仅追求技术的卓越与领先，更为重要的是其重视技术与实际的结合，秉持服务社会的理念。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MIT不仅提高和拓展了学校自身的水平与发展空间，而且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根据维基百科等资料编写。

鲜为人知的MIT——创业

MIT校友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

位列第11位的世界经济体

MIT在创业领域的成就可以与科技领域的成就交相辉映。MIT在创新创业方面的直接经济效益非常可观。2009年，美国Kauffman基金会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MIT创新创业的调研报告。这份历时6年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全世界以MIT技术为依托的公司共有25 800家，并且，每年还以数百家的速度在增加。2009年，MIT校友公司共创造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如果这些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则可在世界上位列第11位。

在MIT的毕业生中，更多的创业者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创办第一家公司的时间更早，平均每个校友创建的公司数量在增长，经济效益也在随之增长。

MIT创新创业的魅力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希望学习技术、科学和管理的全球学子。毕业后，他们大部分选择留在美国，并创建了公司，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许多MIT的毕业生回国创办企业。在中国，张朝阳创办了互联网公司搜狐、中国台湾的黃德慈创办了供应链服务商新聚思公司(Synnex Corporation)等。这些公司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当地的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当地的经济支柱与发展动力

1. 26%的销售收入占比，100万个就业岗位

虽然，MIT校友公司遍布全世界，但仍有超过1/4的公司总部设在麻州（大约6 900家）。调查显示，这些企业共实现了1 640亿美元的销售额，占麻州所有公司销售收入总额的26%，创造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企业已经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

2.引领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

除了直接的经济影响以外，MIT校友公司以高新技术和不断创新的特征引领了当地的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如果把MIT校友公司比作麻州的经济发动机，并不为过。没有MIT，就没有麻州现在高水平产业的集聚。麻州的主要产业以及高端产业大部分由MIT支撑。

较为知名的有导弹和巡航系统的雷神（Raytheon），仪器和环保行业的赛默飞（Thermo Fisher Scientific），软件行业的医疗信息科技（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发展软件（Progress Software），集成电路和电子设备行业的亚德诺（Analog Devices），高科技材料行业里的A123 Systems和美国超导（American Superconductor），电子组件测试行业的泰瑞达（Teradyne），通信、网络行业的BBN Technologies和阿卡迈（Akamai），生物技术行业的美国健赞公司（Genzyme）、百健（Biogen）、AlphaBeta、Alnylam制药公司（Alnylam Pharmaceuticals），音响行业的Bose等。这些企业不仅为麻州贡献了直接经济效益，也间接吸引了相关企业、资源、人才的集聚，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关联效应。

3.吸引优质资源，形成产业集群

“二战”以及战后不断升温的军备竞赛为MIT及波士顿地区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处于电子学前沿的MIT成为美国尖端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心，许多以MIT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企业，因此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仅在20世纪60年代，MIT的4个研究机构和3个工程系就创建了175家新企业。其中，雷神公司凭借防务合同，成长为麻州最大的企业，并已衍生出近150家企业。

以128公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集群逐渐形成。20世纪70年代后期，小型计算机的高速发展带动波士顿128公路区乃至麻州的进一步发展。在小型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从开发研制到大规模生产，MIT的技术和人才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称霸美国小型计算机市场的DEC（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数字设备公司）公司迅速崛起，DEC的创始人肯尼斯·奥尔森（Kenneth Olsen）是MIT的毕业生。1950年，奥尔森加入林肯实验室，参与设计了旋风计算机。在此过程中，奥尔森发明了世界第一台高速、晶体管化的计算机TXO。1957年，奥尔森利用从风投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RD）获得的7万美元资金，与大学校友哈伦·安德森(Harlan Anderson)一起创办了DEC。1960年，世界上第一部小型计算机成功研制，它是MIT科研人员“下海”办公司，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典范，尽管后来DEC被康柏（Compaq）收购，但无改其对计算机发展的贡献和对麻州计算机产业的奠基作用。

DEC的成功，吸引了众多创业者在此领域开疆扩土。为有效发掘和充分利用MIT的智力资源，大量的计算机公司纷纷在其周围地区设立。到1979年，在MIT方圆2公里内，分布着300多家计算机相关企业。到1986年，MIT在麻州衍生了至少400家公司，其中绝大多数诞生于1950年之后。这些公司的总销售额达290多亿美元，雇用人数超过17.5万。

在波士顿乃至麻州，许多高科技企业都以MIT为依托，取得了长足发展。正如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和朱迪丝·K·拉森（Judith K.Larsen）在《硅谷热》中所言，MIT是128公路区“智慧的源泉”。没有MIT，就没有128公路区。

案例1-3 MIT与128公路模式

在全球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被提及最多的有两个：硅谷和128公路。

128公路始建于1951年，最初只有从MIT实验室衍生出的几家科技型企业，如离子公司（Ionics）、高电压公司（High Voltage）等。早期，MIT便鼓励教职员工与本地区的公司挂钩，不仅允许教工向当地公司提供咨询，还鼓励他们自己去开办公司。在此背景下，各研究实验室的创新成果加速了商业化进程。在微电子技术革命开始后，MIT和联邦政府建立了风险资金公司进行融资，为这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或直接拨款资助，使该区域快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冷战的需要，国防部门和宇航计划在这里大量订货，使公司数目激增，15年内该地区公司的数量由不到40个猛增到1 200个之多。

20世纪60年代，发展处于鼎盛时期的128公路被称为“美国的科技高速公路”，也成为麻州又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到70年代，128公路地区已经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创新中心。一些公司专门研制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如雷达发射管、远程通信光缆、工业控制及导弹控制设施、导航系统等，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20世纪70年代末，由MIT校友引领的微型计算机工业的迅猛发展使128公路地区成为了美国计算机行业的一个中心。1980年该地区中档计算机销售总额为260亿美元，占全美销售额的34％。当时引人注目的新兴公司，如DEC、王安公司和通用数据公司等，占据了微型计算机市场的多半份额。

可见，128公路的诞生以及每一次重新崛起都与MIT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如今MIT的创新创业精神也正在影响128公路的新一轮崛起。128公路因MIT而起，这也创造了“知名高校、科技企业、风险资本”三位一体成功的产业化模式。可以说，MIT开放的创新创业文化体系是128公路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MIT不仅为128公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才，而且通过积极推动成立风险投资公司，MIT则

在本质上打通了与创新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构建了创业机构之间的公共服务平台，为128公路的发展不断注入动力与活力。

根据维基百科、《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亨利·埃兹科维茨著）等资料编写。

MIT聚集各类优质资源的文化特质成为麻州吸引企业的一块招牌，如果没有MIT，多数公司不会在此创建并设置总部。许多毕业生喜欢在此创业，选择将公司扎根于此，看中的是MIT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和成熟的创业扶持机制。

亚历克斯·阿贝洛夫（Alex Arbelof）“二战”后从巴黎来到MIT求学，毕业后到纽约工作。但是他后来选择回到波士顿，1960年他和MIT大学同学尼克·德沃尔夫（Nick DeWolf）创办了电子设备测试公司泰瑞达。如今，泰瑞达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虽然收益已经超过14亿美元，但依旧没有搬离波士顿，原因是它的MIT情结。

不仅MIT校友公司如此，其他公司选址麻州的原因是接近MIT和其他高校。2001年，在爱德华·罗伯茨教授（Edward Roberts）的调查中，当被问及选址因素时，许多公司都把接近MIT和其他高校放在第一位。有32%的MIT创业者表示与MIT有或者希望有持续的联系，通常这种联系表现为雇用新员工，做联合研究，或者聘请教授做顾问。爱德华·罗伯茨教授可以称得上是MIT的创业教父，关于爱德华·罗伯特教授在鼓励创业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请看案例1-4。

案例1-4 MIT的创业教父：爱德华·罗伯茨

在MIT的创业史上，爱德华·罗伯茨可以称为教父级人物，其不仅是高科技管理方面的专家，也是MIT创业者论坛创始人和主席，以及技术管理研究国际中心主席之一，亲手推动了MIT创业的发展。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天使基金的投资者。1996年，爱德华·罗伯茨因为帮助张朝阳创建了搜狐公司，使之成为风险投资创业公司的中国样本。爱德华·罗伯茨由于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创新创业的理念、模式，在创业界广受尊敬。基于他对创业学会的贡献，MIT创业论坛设立“爱德华·罗伯特青年创业家杰出领袖奖”以奖励年轻有为的创业精英，该奖在1998年颁给了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

爱德华·罗伯茨教授在创业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成就斐然，其本人也是一位多产的创业者。在创业与投资、高科技、技术管理以及技术革新方面卓有建树，他先后撰写了11部著作和160多篇文章，其中《高科技的创业者》获得美国出版协会颁发的1991年“企业和管理”方面杰出著作奖。作为知名的投资专家，爱德华·罗伯茨教授是众多新兴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Advanced Magnetics（现为AMAG Pharmaceuticals），Interactive SuperComputing(互动超级计算机公司，后来卖给了微软)，InTouch Systems(后来卖给了康维科技)，Inverness Medical Technologies(因弗内斯医疗技术公司，现为强生公司的一部分)，Pegasystems和Tyco Laboratories(泰科制药公司，现已更名为Tyco International)等等。可以说，爱德华·罗伯茨本身就是MIT校训“Mens et Manus”（知行合一）最好的践行者。

爱德华·罗伯茨最为人称道的还在于其对于创业的布道与传播，MIT的创新创业模式之所以为世人推崇，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爱德华·罗伯茨不仅亲自创办了MIT的创业中心，还开创了许多创业项目与课程，其撰写的研究报告《创业影响：麻省理工学院的作用》（Entrepreneurial Impact: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向更多人展示了MIT创业的神奇之处。爱德华·罗伯茨全方位的参与，推动了MIT的创业实践。如今，爱德华·罗伯茨依旧活跃在创业的前线，担当创业导师的角色，为全世界富有创业激情的年轻人传授经验，鼓励创业者勇敢创业。

MIT校友公司有什么样的特征？

2001年，以爱德华·罗伯茨教授领衔的MIT创业中心对105 928位校友进行了一项调查，得到了43 668份反馈。其中，34 864位校友对是否曾创业做了回答，至少8 179位校友（占就此问题作答之人的23.5%）表示他们曾至少建立一家公司。2003年，该中心对8 044位有完整地址记录的创业者进行了深入调研，了解这些公司的建立和运行情况。下面的内容主要展现了罗伯茨教授的调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只是MIT创业校友中很小的一部分。

MIT校友企业员工小于1 000人的公司占了近98%，可见它们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然而，规模比较大的公司对经济发展的总体贡献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员工在1 000人及以上的541家大公司在MIT校友企业总销售中占88%，占所有员工比重的83%。这些公司成立的时间也较长。

目前，MIT的创业者越来越年轻，他们也更加青睐高新技术产业：软件公司占8%、通信行业占10%、电子行业占21%。

科技创新的基因

科技创新是MIT校友公司创建和成长的基础与核心。公司的创办常常是基于诞生在实验室里的科技创新。MIT的技术授权办公室每年会对大约25家新公司进行技术授权，技术授权是这些公司成立的重要前提。这些公司依托先进科技，取得较高的利率回报，在产业中居于领导地位。正是因为科技创新基因，MIT校友公司在市场上表现出独特的竞争力，很难被其他企业模仿、复制和超越。MIT校友公司中，有竞争力的公司多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公司。科技公司在所有MIT创业公司中占85%的雇工人数和92%的销售额。这与MIT“科研立校，技术为社会服务”的理念是一致的。

调查显示，2006年MIT校友公司的研发投入占销售的比重为24%，市场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为18%。同时期美国公司（2007年）的平均研发投入只有3.5%。由此可见，MIT校友公司不同寻常的科技创新基因，加之注重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对接，使技术与市场两张皮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案例1-5 MIT的创业奇才：罗伯特·兰格

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是MIT乃至全世界的高校产学研领域当仁不让的顶尖人物。兰格的创业源于其丰硕的科研成果，正值研究发明之盛期的他，累计发表了1 190篇论文，拥有811项专利，距史上专利最多的爱迪生（2 300项）已经不远。他在世界顶级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上发表了27篇论文、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17篇，能够在这两本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已经被视为荣耀，兰格的成就足以表明他是科研奇才。目前，已经有250家公司通过专利转让得到兰格的专利授权。

兰格因其科研成就获奖无数，各种奖项超过210个。除了诺贝尔奖以外，其几乎获得了所有生物医学方面的大奖：重量级的如2006年美国国家科学奖章，2002年的查尔斯·斯塔克·德拉普尔奖（被认为是工程学界的诺贝尔奖），2008年的世纪发明奖（世界范围内技术领域的最高奖项），2012年的普利斯特里奖章（美国化学会颁发的最高奖项）。他是唯一获得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的工程学家，该奖项的78位获奖者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1991年，43岁的兰格已经被选为美国3个顶级科学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美国医学学院）院士，成为同时拥有3个顶级院士头衔的最年轻的科学家。

更为可贵的是，兰格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兰格的科研选题原则是课题的实用性，是以能否实现应用产生实际影响为基点，而不是以写出论文博取学术认可作为出发点。兰格非常善于将其研发成果转化为商品，他将研发出来的材料、装置进行大规模推广，以应对各种各样威胁人类健康的凶险疾病，最终使患者受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20世纪80年代，兰格在MIT开设兰格实验室(Langer Lab)，这一实验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实验室，已经催生了一家又一家公司，这些公司生产各种药物，治疗癌症、糖尿病、心脏病、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据不完全统计，兰格实验室培养的人才，已经花开全球，有200个以上的学生在全球领导着自己的实验室。

资料来源：Hatching Ideas, and Companies, by the Dozens at M.I.T.，The New York Times。

几何式的增长

在MIT，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创业作为职业生涯的重要开始。MIT创业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MIT校友创办了2 900家公司；90年代创办了9 950家，其中有5 900家仍活跃在商界；2000～2006年，创办了5 800多家。MIT校友首次创业公司在过去50年内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呈几何级增长态势。

MIT校友中的首次创业者越来越年轻化。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40岁，70年代之前，年龄小于30岁的首次创业者占24%。80年代后，小于30岁的首次创业者占比超过30%，年龄在40岁以下的首次创业者占比超过了70%。90年代平均为30岁，不管是从性别上还是从国籍上，首次创业者的年轻化趋势都比较明显。

多数创业者在毕业10年之内创办了公司，1/4的公司在其毕业6年之内创建，另有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开始创业。这些学生以MBA（工商管理硕士）居多，大约12%的MBA学生在毕业之前就开始创立公司。

联合创业的形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过去60年中，2/3的MIT校友公司是联合创办的。创始团队的人数也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2.3人增长到了21世纪的3.3人。在当今社会专业分工不断深化、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的专业化不断融合的条件下，实现成功创业往往需要团队的力量。因此，联合创业对于年轻的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案例1-6 哈默尼克斯音乐系统：年轻人的创业热情

哈默尼克斯音乐系统（Harmonix Music Systems）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音乐视频游戏的开发商，它的成立，充满了MIT年轻学子的创业激情。亚历克斯·里格布罗斯(Alex Rigopulos)和埃兰·伊格奇（Eran Egozy）两人在1995年进入MIT时相识，22岁的伊格奇是位对音乐有兴趣的电子工程师，24岁的里格布罗斯是位对程序有兴趣的音乐家，共同的爱好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在MIT时，两人均在媒体实验室学习，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创造了许多以电子方式控制音乐的装置。认识当年，他们便创办了哈默尼克斯。哈默尼克斯致力于研究如何让学不会乐器的人，也可以“玩音乐”，一开始他们是想让人享受“玩音乐”的乐趣，而不是“玩”音乐游戏。

在创业初期，他们从朋友和家人那里筹集了约10万美元。但最初5年内，他们几乎没有卖钱。哈默尼克斯在很长时间内凭借外部的资金苦苦支撑，这些资金主要来自布拉德·菲尔德。菲尔德同样来自MIT，他是一家软件公司的成功创业者，后来成为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者。2005年，哈默尼克斯使用吉他型调音器开发的《吉他英雄》快速走红，第二年开发出了《吉他英雄2》。公司迅速为《吉他英雄》申请了专利，后来不断更新版本。

2006年9月，维亚康姆旗下的MTV以1.75亿美元购买了哈默尼克斯。但哈默尼克斯坚持创新的精神一直没变，它在2007年11月发行了《摇滚乐队》，在2008年发行《摇滚乐队2》，在2009年发行了《披头士：摇滚乐队》。

尽管在之后经历了被拆分、被甩卖等起起伏伏的过程，就在维亚康姆卖掉哈默尼克斯时，他们还做出了音乐游戏最具革新的创新：开发了跳舞游戏《舞动全身》(Dance Central)，《舞动全身》对音乐游戏来说可说是个革命性的新突破，哈默尼克斯将舞蹈动作与音乐结合得非常好，整个游戏不论在技术性上，还是游戏性上，都令人惊叹。这一游戏在市场上大受欢迎。2011年公司全年获利达到1亿美元，哈默尼克斯在创新的道路上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多样化的创业者

开放和包容是MIT的重要特征，这也造就了MIT创新创业者的多样性，比如女性创业者占据了相当的比重。20世纪50年代女校友创业在MIT逐渐流行，到90年代女校友创业的比重增长到6%，到21世纪时已经达到10%。

案例1-7 女性创业，巾帼不让须眉：戴安娜·格林

女科学家和首席执行官在现实生活中还比较缺乏，而女性创业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戴安娜·格林（Diane Greene）在此方面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了许多MIT的男校友。她不只是创办了一家企业，而且一直在创业。戴安娜·格林在计算机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业界称为虚拟女王，曾被《财富》杂志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50人、《商业周刊》年代人物等等。

她在MIT求学的经历对创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戴安娜·格林在剑桥的邻居是一群研究人工智能的MIT研究生，她从这些同学身上感受到了MIT学生善于创新探索、做事专注的精神。在MIT的求学过程中，她不仅在科学研究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耳濡目染了MIT的创业文化和氛围。

毕业之后，戴安娜曾到加州在Sybase（美国著名的数据库公司，2010年被SAP收购）工作，后来又去了Tandem（容错计算机系统的领军企业）和Silicon Graphics（硅谷图形公司），在这些企业中她都担任着技术要职。

1995年，戴安娜与阿努普·谷普塔（Anoop Gupta）以及纳文·查德哈（Navin Chaddha）联合创立了VXtreme公司，开发并投放了一个通过网络分享高质量商业影像资料的软件。VXtreme公司的成功吸引了微软的注意，1997年，微软以7 500万美元并购了VXtreme。之后，她马上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其软件公司后来被CMGI收购。

戴安娜具有鲜明的创业气质，她认为成为一位创业家是很自然的事。戴安娜在公司被收购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但很快她又重新创业。1998年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三位斯坦福大学的联合创始人共同创建了VMware，由她担任首席执行官。VMware是全球最著名的虚拟化公司，在虚拟化方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能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降低成本、提高业务的灵活性。因此，VMware拥有超过40多万家客户和55 000多家合作伙伴，创造了自谷歌之后硅谷最大规模的IPO（首次公开募股）。戴安娜坦言，虽然VMware地处硅谷，但公司充满了MIT的基因，许多员工也是MIT的毕业生。

2008年戴安娜从VMware离职。2012年，她成为谷歌的董事会成员。虽然已经功成名就，戴安娜却一直没有停止创业的步伐，也许很快她就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MIT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这些学生不但成绩优异，善于创新，在创业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MIT已经有非美籍校友开始创业，90年代非美籍校友创业的比例增长到12%，到21世纪已经达到17%。MIT创新创业的示范效应，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不断集聚，为MIT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调查显示，非美籍校友创建了大约5 000家公司。其中，2 340家总部在美国，收入超过160亿美元，员工超过19万人。在2 340家美国公司中，欧洲校友创建的公司数量占比为36%，亚洲为28%。除美国以外，分布较广的是欧洲和拉丁美洲。欧洲有近800家，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拉丁美洲大约有500家公司，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亚洲有342家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国、日本和印度。

MIT与中国政府、企业和高校建立了广泛的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目前，MIT正在与亚洲的高校合作，开设创新与创业的相关培训项目。比如，MIT的斯隆管理学院已经与中国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其中，由斯隆管理学院创建的“中国实验室”（China Lab），旨在帮助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提高管理水平、发现新的机遇。中国的学员受此教育和培训之后，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留学生成为创业明星。

案例1-8 MIT亚洲校友的创业明星

MIT亚洲校友创业的代表有：印度的纳仁·帕特尼（Naren Patni）创办的帕特尼电脑系统公司（Patni Computer Systems），中国台湾的黃德慈创办的新聚思公司以及中国大陆的张朝阳创办的搜狐。他们三个都在MIT获得了研究生学历，其创办的公司都与电脑和网络有关。

纳仁·帕特尼：本科毕业于印度科技大学，在MIT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和管理学双硕士学位。毕业后帕特尼收到许多业内知名企业的邀请，但他选择留在MIT所在的剑桥，加入了计算机行业先驱者MIT的福里斯特教授的团队。1978年，帕特尼与他的哥哥正式成立了帕特尼电脑系统公司，公司起初主要在软件行业发展，后来扩展到硬件，最终成为印度第一家通用数据（Data General）计算机的经销商。2010年，公司营业额达到7亿美元，净利润3 300万美元，在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拥有17 500名员工。公司在剑桥和印度孟买都设有总部，在孟买联交所及纽约证券交易所共同上市。2011年1月，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iGate耗资12亿美元将其收购，随即更名为iGate Patni。

黃德慈：中国台湾人，在日本九州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在MIT斯隆管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创业之前，他曾在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超微半导体公司）总部任销售经理。1980年，他离开AMD开始创业，创立了COMPAC公司，主要业务是经销计算机和相关IT器材，后来公司更名为新聚思公司。新聚思是世界领先的商务流程服务提供商，为上百家世界领先的IT企业以及超过15 000家代理商分销科技产品。新聚思的核心供应商中包括如惠普、IBM、英特尔、微软、希捷等知名公司。在黄德慈的带领下，新聚思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于2003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0年，新聚思总收益达到86亿美元，在全球大约有8 000名员工。

张朝阳：张朝阳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到MIT攻读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对互联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开始创业。1996年7月，张朝阳开始了他的创业融资之旅，但在那个时期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所以融资并不顺利。幸运的是，张朝阳遇见了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和MIT斯隆管理学院的爱德华·罗伯茨。这两位风云人物在与张朝阳会谈之后答应给他的爱特信公司（搜狐网的前身）进行天使投资。如果没有MIT的支持，其创业根本无法开展。这也显示了MIT对“初出茅庐”的年青创业者的支持。尼葛洛庞帝和爱德华教授的加入，引起了业界巨头对搜狐的关注。后来英特尔等纷纷注资，使搜狐成为“中国第一个搜寻引擎”。在公司的第二轮融资过程中，尼葛洛庞帝和爱德华·罗伯茨又帮其推荐了投资人，爱德华·罗伯茨本人也一直是搜狐的董事会成员。2000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如今搜狐公司已是中国最领先的新媒体、通信及移动增值服务公司之一。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持续不懈的多次创业

在MIT的校友中多次创业和连续创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前面提到的罗伯特·兰格与戴安娜·格林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MIT多次创业校友的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的33%增长到70年代的52%，MIT创新创业的基因在他们身上得以深化和发扬。根据爱德华·罗伯茨教授的调查，MIT多次创业的校友和一次创业的校友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多次创业者多数不是美国公民，他们具有更高的学历。然而，一次创业者的年纪比较大，毕业后很久才进行创业。多次创业者创业更早、创业速度更快，这为他们创办新的公司争取了更多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强烈的创业欲望。

平均每个创业者创办2.07家公司。相比一次创业者，多次创业者平均创办3.25家公司。比较一次创业者和多次创业者的经济影响，我们发现多次创业者的经济影响更大，销售收入和员工数大约是一次创业者公司的3倍。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多次创业者出现，MIT创业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高新技术的产业领域

MIT校友公司主要集中于电子、软件、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行业，分布在这三个行业的公司员工占了总雇员人数的1/3。在电子行业（包括计算机、半导体、仪器仪表、通信器材和电子机械仪器等）大约有3 300家公司，占MIT所有校友公司数量的13%，占总雇员人数的21%，占总销售额的6%。另外，还有一些创业公司集中在新能源领域，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的1366技术公司（1366 Technologies，见案例1-9）。

案例1-9 1366技术公司

虽然太阳能发电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宣称将“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至煤发电成本以下”，是一个令全人类兴奋不已却又不敢相信的“神话”。然而，在MIT，任何奇迹的发生都有可能。

太阳会将1 366瓦/平方米的能量持续不断地传向地球大气层外表，这些能量超过60%达到地球的表面，从而产生大约89 000太瓦（兆兆瓦）的能量，这些能量是人类消耗能量的近6 000倍。然而太阳能发电的高昂成本，致使人类仍然依赖于传统能源。2001年的“9·11”事件深刻触动了伊曼纽尔·萨克斯（Emanuel Sacks）教授，他决定全身心投入可再生能源研究。2001年9月12日，伊曼纽尔·萨克斯正式创立1366技术公司。

伊曼纽尔·萨克斯16岁时进入MIT，毕业后主要从事光伏的研究、开发和制造。1979年其重新回到MIT，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是直拉硅片技术（string ribbon technology）。与传统方法相比，直拉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硅料的使用效率，从而大大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毕业后，他继续从事该项研究，并进行了商业化的初步尝试。1986年，伊曼纽尔·萨克斯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再次回到MIT，研发3D打印技术。1994年，长青太阳能公司（Evergreen Solar）获得了伊曼纽尔·萨克斯的直拉技术授权，很快该技术便成为美国和德国的太阳能核心生产技术。“9·11”事件再次让人们意识到能源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于是，伊曼纽尔·萨克斯教授从3D打印机研究领域重新回到太阳能领域，并专注于降低太阳能电池成本的技术和工程，决心将其商业化并推广。2006年12月，伊曼纽尔·萨克斯在MIT的德什潘德中心（Deshpande Center）展示了他的研究和想法，并表达了创业和获得资助的意愿。在此，他邂逅了1366技术公司另一个核心人物——弗兰克·米尔洛（Frank Mierlo）。

弗兰克·米尔洛现任1366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MIT获得工程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获得MBA学位。随后，他在瑞侃公司（Raycham）工作7年，成为该公司在全球的王牌销售员。后来，他作为首席执行官与当时MIT的室友共同创办了金枪鱼机器人公司（Bluefin Robotics Corp.），8年后这家公司的年营业额已经达到1 000万美元。最后，金枪鱼机器人公司成功出售，卖给了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为金枪鱼的每位投资者获得了445%的回报。2006年12月，在MIT的德什潘德中心，他被伊曼纽尔·萨克斯教授的太阳能计划吸引。2007年8月，二人签署了共同创办1366技术公司的合作协议，重新开始了另一段创业之旅。

与萨克斯和米尔洛相似，1366技术公司的董事会6名成员中，除了雷达尔·郎默（Reidar Langmo）,其余5人都来自MIT。其中，卡迈克尔·罗伯茨（Carmicheal Roberts）在MIT斯隆管理学院获得MBA学位，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获得MIT的电机工程和工业管理学学士学位，黄亚生是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和终身教授。MIT的创新创业精神已经根植在校友的意识和行为当中，MIT及其校友网络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MIT有别于其他高校的鲜明特征。

依托在太阳能光伏领域最前沿的技术工艺和强大的创业团队，即使在全球光伏产业遇冷的情况下，1366技术公司依然成功进行了多轮融资，迄今已经在企业投资中筹集6 200万美元，其中包括日本德山公司（Tokuyama Corporation）、北桥创投公司（North Bridge Venture Partners）、北极星投资公司（Polaris Venture Partners）、优点资本投资公司（VantagePoint Capital Partners）和能源科技风险投资公司（Energy Technology Ventures，包含通用电气、NRG能源和康菲石油公司在内的一家合资企业)。2013年10月，1366技术公司从德山公司获得1 500万美元的C系列融资，计划将其直拉技术应用于批量生产。预计2014年生产250兆瓦硅片，并在接下来的拓展阶段中，瞄准1千兆瓦产能。伴随着批量化生产的技术和进程，1366技术公司距离“以煤炭成本交付太阳能”的目标越来越近。

更高的研发强度、更多的创新成果和专利数量、更高的产品出口率，是以软件、电子和生物科技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的特征，总体而言，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更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更加显著。

从创办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服务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制造业的增长处于逐步放缓的态势。20世纪50年代，制造公司占比20%左右，到90年代后这一比重下降到10%左右，这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在服务业领域，软件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涨势迅猛，金融服务公司和咨询公司的增长速度也较快。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MIT计算机科学与软件专业发展迅速的时期，信息化发展也逐渐步入快速通道。同时，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招生规模逐步扩大。这为社会需求的增长和MIT校友的创业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在制造公司中，电子制造在过去60年中居主导地位，几乎占据了制造业的半壁江山。电子制造是MIT“最牛”的专业之一，研究成果丰硕，在成果产业化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近年来，药品和生物医学公司上涨趋势明显，它们是MIT的“明星专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也较高。

由此可见，MIT在科技创新与创业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创业者具有扎实的科技功底做支撑，在创新成果转化和商业化方面的推动作用明显。因此，与其他高校创业者相比，MIT的创业模式具有很强的“硬实力”。

创新创业的MIT——标杆

MIT创新创业模式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MIT本身也乐意，并且毫无保留地向社会传播经验。经验的传播不仅影响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产业化方式，而且积极推动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如MIT的前任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所说：“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知识当作一种公众福利惠及天下，并以此信念指导自己的行动，我们才能与众不同。”MIT不仅为科技传播做出贡献，而且不遗余力地贡献创新创业的经验得失，通过自身的实践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标尺。

因为大学的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很难兼顾创新与创业，所以创业型大学往往在科学创新方面实力不足。但MIT的经验表明，一个致力于服务社会的大学不仅能够在创业方面独树一帜，还能在科技方面引领前沿。究其原因，在于MIT打通了科研创新与创业之间的通道，构建了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使二者在不断融合、助长，形成了良性循环。MIT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形成的由高校主导“政产学研”的模式，被许多国家效仿，其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其他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发展。

创业型大学的效仿对象

在很长时期内，创业型大学的定位与模式并不明确。在许多人的眼中，大学是远离尘世的象牙塔，是专注于理论研究的清净地。学术研究与学生教育一直被视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在具体的社会应用与实践中，大学则处于“浅尝”阶段。

但是，在19世纪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技术经济、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广泛进入生产领域。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战后人口激增，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也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面向实际、为社会服务的创业型大学应运而生。MIT也是其中之一，随后迅速成长，最终成为创业型大学的标杆。之所以能够成为标杆，是因为MIT不仅能创业，更能创新！MIT的科学研究与创业一样，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成就的取得，源于MIT创办时的理念：一种全新的、与企业相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学，她的目标是更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在研究模式上，一般的大学走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这一线性模式。而MIT除了遵循上述模式之外，更多关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根据这一实际问题反向溯源，从基础学术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实际应用，走的是一种反线性模式，即“解决问题——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明创造”。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MIT培养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而是大量优秀的、复合型人才。欧洲，尤其是英国，在战后为了满足工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和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技术学院的发展。技术学院注重为工业发展服务，主要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熟练技术工人。与此不同的是，MIT培养的主要是具有广博科学素养的应用型科学人才，或者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创业者。

这种有着深厚内涵和底蕴的创新创业模式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MIT已经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基地，是世界创业型大学争相学习的对象。尽管MIT创新创业的经济影响非常突出，但该模式更能彰显社会影响力。包括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美国，制订了高校科技创新规划，把高校科技创新创业视为科技立国的重要支柱。

技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在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这两种类型的大学中，MIT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论按照什么标准，她都能首屈一指。世界上能同时在两个方面都处于前列的大学凤毛麟角。从本质上看，这二者之间的融合是如何将创新转化为商业以及生产力的过程。在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许多地区和国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与市场”两张皮！该问题是创业路上的最大拦路虎。而MIT有着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科技成果转换程序，能够实现技术与市场的完美结合。

首先，MIT鼓励师生进行研究与创新。MIT认为创业的源泉在于知识与创新，因此，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完成学业，提高自身的学术科研水平，在此过程中根据社会的需求，甚至是想象未来的需求将创新转化为商业并付诸实践。

其次，MIT为创新创业提供了一个完善的平台，如技术许可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TLO）、创业中心、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发展创业家项目（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和跨学科研究中心（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enters）等都促进了MIT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对平台的详细介绍将在第三章展开）。这些鼓励创新创业的平台能够忠实地代表学校和师生的利益，不仅使学校的创造发明数量明显增长,而且大大促进了技术成果的转化，进一步激发了MIT人创新创业的激情。

MIT的创新创业文化和氛围吸引了众多风险资本与知名企业的目光，纷纷提供资助和支持。譬如，MIT媒体实验室90%左右的经费来自企业界，当媒体实验室做出相应的研究成果后，资助的企业拥有优先获得专利的权利，企业有什么需求也可委托实验室进行研究。当实验室希望进行产品初步样品的制造时，企业将为之提供材料甚至为其制造样品。这种完美结合机制让科学研究和创业以及实际应用实现了有机结合。这是值得许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学习的地方。

政产学研的无缝对接

MIT开创了以高校为主导的大学、政府、产业联合的创新创业模式，她因此在美国学术界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该模式中，MIT实现了在科学研究、实际应用、教学以及学校收益的最优组合。这一“大学——产业——政府”模式被亨利·埃茨科维茨(Henry Etzkowitz)教授称为“三螺旋模型”。即MIT与产业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建立了新型交叉的互补关系，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性或“场依存性”。为此，MIT始终把产、学、研活动视为一而三、三而一的活动——在时间上同时进行,在空间上并列开展。

一方面，MIT通过接受政府、产业界的资助以及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来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MIT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政府、社会培养人才和输送科研成果，为本地产业升级服务，不断创造新公司和新产业，服务当地经济。



图1-1 MIT、政府、产业界的三螺旋模型

在这一政产学研的模式中，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MIT的互动是其最初发展壮大的基础。政府事先提出相应的需求，并提供资金资助，而MIT往往能超乎想象地出色完成任务。

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就苏联干扰“美国之音”一事，委托MIT在1950年年内完成一项“特洛伊”研究计划。这项研究促使MIT于1951年组建了国际研究中心，并于1965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这个系的不少研究工作与美国重大的决策密切相关。

1972年，为寻求解决世界能源危机的新途径，MIT建立了能源实验室。近年来，MIT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如21世纪能源中心、燃料电池实验室、航空系统实验室、空气压缩设计实验室等，这些实验室的建立都与联邦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联邦政府的合作，MIT不仅发展了其自身的学科，提高了科研水平，而且衍生出了许多服务社会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又不断被产业界所接受，进一步拓宽了MIT的发展空间。

麻州政府与MIT的互动也获得了双赢的效果。州政府除了为MIT赠地之外，还会根据本地科技、经济的发展要求，采取直接注资以及设立相应的研究基金来资助MIT开展研究。MIT的校友多数选择在本地创业，麻州便从人才落地、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

MIT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是其创新创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最初，MIT通过企业咨询、专利技术转让、直接参与创办企业等方式与实业界联系得非常紧密。建校之初，MIT将知识创新融入企业的主要方式是为解决工业企业中的技术难题而提供咨询服务。参与咨询服务的教授们又把实际应用中获得的知识带回课堂，促进教学，使教学变得更加生动和实用。咨询服务与MIT创办时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还能获得企业家的捐赠，教授们也因此提高了收入。MIT有专设的“产业联盟”（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ILP）部门来推进与产业界的联系与合作。直到今天，该计划仍然运行良好。

随后，MIT开始向企业提供发明专利，以专利为资本直接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去。同样，MIT设有专门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通过技术专利许可政策使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最终，MIT的老师和学生以各种形式直接创办企业，并由此形成了MIT特有的创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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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揭开创新创业的神秘面纱

MIT的创新创业经验已经上升为一种模式，被不少大学仿效。虽然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MIT创新创业模式已不是简单的创新成果与创业机制的拼凑，而是一种内在底蕴，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内外条件结合而形成的生态系统。这种创新创业的基因已渗透到MIT人的血液里，激发着他们的思维与行动，并一直得以延续。

科研立校，实践接地。一整套关于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成果、引导创业等的孵化机制奠定了MIT创新创业的基础条件；政产学研的良性互动与无缝对接为MIT创新创业提供了环境保障；用技术服务民众、引领社会需求，为MIT创新创业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一般松散型的政产学研模式不同的是，MIT创新创业模式打通了从技术创新到应用创业的通道，并且MIT可以在这一模式中居于主导地位。MIT参与产学研的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她具备了完善的产学研机制，能够自觉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

MIT创业创新模式的由来

在MIT创新创业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几位关键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杰斯为MIT创新创业播撒了种子

作为MIT的创始人，罗杰斯认为一所工科院校的目标不是传授那些只能在车间里用到的具体的工艺操作细节，而是使学生们掌握基础的自然科学规律。因此，他明确表示MIT不是为了培养普通的技术工人，那只是普通技校的培养目标，MIT的目标是培养能够为工业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具有广博自然科学素养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仅将新技术，同时也将基础研究的想法注入企业。

后来，罗杰斯等创建者们又进一步提出用文科和实用学科知识来培养学生，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管理才能，为他们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打下基础，而不仅仅是当一名技术人员。有意思的是这种想法还含有一种斗气的成分，因为当时哈佛的毕业生作为管理人才几乎都是各个公司的领导，其他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都成了哈佛学生的打工仔，所以MIT的创建者们提出了这一更高层次的设想。培养企业领导人，同时也为未来的MIT毕业生创办自己的公司打下基础。

在罗杰斯的战略眼光和创建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的种子已经开始孕育。

布什迈出了MIT创新创业的第一步

由于受当时的条件和资源的限制，罗杰斯等人的美好设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有计划地创办了依托大学的高科技公司时，罗杰斯的想法才逐步开始付诸实践。

范内瓦·布什是一位拥有6个不同学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政府官员，人生阅历极其丰富。他与20世纪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括“曼哈顿计划”、硅谷、国际互联网等。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他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该报告使他成为美国科技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正是这样一位伟人，为MIT在创新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他在早年的职业生涯中，便体现出一个创新创业者典范的潜质。

1890年，范内瓦·布什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在塔夫茨大学读本科期间，他就有了第一个发明，但是由于资金的问题，这个发明根本没有得到推广应用。这也使他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成功的发明家，不仅要有过人的创造力，还要有精明的商人头脑来推广自己的发明创造。

1919年，布什来到MIT任教，在MIT的职业生涯中，布什身兼数职。他在地方公司做兼职咨询师时，帮助企业解决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同时也把一部分企业遇到的技术问题交给他的学生解决，很多企业课题因此反馈到校园里的学术研究中。

由于布什在本科期间的发明经历，他也很关注具有商业潜力的科技发明。通过同事介绍，布什和波士顿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之后，布什与技术发明者以及金融界的伙伴一起创办了雷神公司。这家公司从最初的电子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布什作为股东从中获得很大收益，这是MIT教授早期创业的一个成功例子。

布什的咨询业务和创业为在校师生提供了一种有影响力的尝试，尤其是在他晋升为MIT的副校长和工学院院长之后。但MIT的教师参与企业咨询也引来了很多争议：一部分管理者和教师认为校外的工作会影响教授的校园职责，他们支持对企业咨询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担心进行企业咨询会将教授从MIT抢走，学院的资源也会因为私人目的被不正当使用。

为了消除顾虑，布什及其支持者制定了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将咨询和创业作为一项正规活动。这个原则是指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通过参与创办企业挣钱，其余的工作日，他们要向大学尽义务。这一法则改变了教授们对待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并且商业化，被视为是研究活动的自然延续。这条“黄金法则”在几十年后被美国其他大学广为采用。

进行咨询实践和建立企业关系成为MIT培养计划的一部分，MIT由此开发出许多优秀课程，如化学工程等。就这样，前期作为一名引导者，后期作为一名决策者，布什对企业咨询、专利申请以及创办公司在MIT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使MIT在走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康普顿将MIT的创新创业制度化

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是对MIT创新创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伟大人物。卡尔·康普顿于1930～1948年期间担任MIT的校长，在任期间，他对学校的行政结构和学术结构进行了改革，在课程安排上加强了基础自然科学课程，并促使自然科学教育与工程教育交叉融合。他认为在科技飞速发展并日益复杂的环境下，学生尽可能掌握全面而完整的基础科学知识要比学会某项操作技能重要得多。

卡尔·康普顿进一步促进了MIT与企业的合作。当时，MIT的很多教师开始意识到自己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为发明申请专利也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教师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又引起了争议，因为在那个时期申请专利被认为是企业实验室中科学家的任务，因此一些教师对学校申请专利持反对意见。

1931年底，康普顿校长在任命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来为MIT拟定专利政策，并在1932年的4月由教师大会通过，其承认学校对教师研究成果专利权的拥有，由专门成立的专利委员会对教师的发明申请专利并进行管理。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大萧条，MIT所处的新英格兰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的枯竭，地区经济非常不景气。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他提倡MIT的老师创建高科技公司，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去，鼓励老师以自己的发明为基础去创建新的企业，刺激经济复苏。

在康普顿的推动下，依托科技创新和发明创建公司的理念已经逐渐在MIT流行开来。为了将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发明转化成经济效益，老师开始尝试着创立新的技术型公司。但他们在创办公司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资金问题。康普顿校长再次挺身而出，推动成立风险投资公司。他开始游说新英格兰地区商业界、政治界与教育界的精英，向他们说明风险投资公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康普顿校长的辛苦耕耘下，由MIT、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金融界共同创办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简称ARD)正式成立。ARD的成立，为MIT的创新创业扫清了障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MIT创新创业的两个重要特征——申请专利和创建高科技公司在MIT已经制度化，标志着MIT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创新创业大学。

MIT创新创业模式的奥秘

经过多年的发展，MIT的创新创业模式不断完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走向成熟，释放着MIT特有的创新能量。

从过程角度看，MIT从创新到创业一般历经7个阶段：创意阶段、技术发展阶段、商业化计划阶段、企业计划阶段、形成企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以及高速增长阶段。为迎合不同阶段的需求，学校先后建立了六大独立运行、各有侧重、有效互补的机构，构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孵化器体系”，在推动大批高素质人才参与创新创业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MIT创意无限，这些创意或创新通过筛选，进入市场，在市场和融资体系的共同作用下成为公司，最后实现成长。那么无限的创意出自何处呢？出自实验室和科学研究，根源于MIT人的好奇，创造知识、填补认知空白的欲望，而非商业目的。

为推动创新创业的实现，MIT具有一套创新创业流程，各种项目和组织构成了MIT内部的创业体系：有最初鼓励发明创新的莱梅尔逊（Lemelson）项目、媒体实验室；有负责申请专利、为初创公司发放牌照的审批部门，技术许可办公室；有帮助改善商业企划、组建公司的列格坦中心（Legatum）；有通过匹配业内人士为创业者提供一对一长期指导的服务机构，以及将创业服务贯穿始终的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正是这一生态体系架起了从创新到创业之间的桥梁，不断推动MIT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展。

MIT模式可以简化为“选择——导向——连接”。当发现好的创意时，MIT会拨小额补助金（Ignition Grant）降低技术风险。当创意演变成发明时，学校会再拨一笔津贴（Innovation Grant）帮助寻找市场，并提供培训导师，激发创新者的创业热情，这一周期通常需要两三年。之后，为了同时降低技术和市场带来的风险，也为了项目更有吸引力，学校会为这一创新联系外部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进行融资。



图2-1 MIT创业流程的内部生态体系

要想成功地把技术创新转化成被市场认可的商品，查尔斯·库尼教授总结了MIT所拥有的六个条件。

一是创意点子，产生于基础科学和知识，这是大学的根本。MIT每年的基础研究经费可达几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于联邦政府补贴、公司赞助等等。二是点子应当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才会有市场。三是把研究创新推向市场，需要获得资金和专业指导，弥补创业者对客户和产品的了解不足。四是“内部生态体系”相互促进，降低创新风险，确保创新的收益。一所学校如果只有一个补贴项目、一次商业企划大赛、一个创业中心或单独的匹配导师项目，将无法达到相互补充发展的效果。五是有“外部生态体系”支持，培养并采纳创新的想法。六是拥有冒险精神、洞察力和执行力的企业家。MIT的使命就是吸引聪颖有抱负的学生，在教育他们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同时，让他们拥有打破学科界限的自信，将他们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学术、社会和商业的影响力。

激发创新机制：科学有趣，创意无限

任何一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创新都源于好的想法、好的创意。被誉为“创意工厂”的MIT除了拥有充满创意与智慧的师生之外，还致力于打造适宜创意的环境，从而更加充分地激发师生的创意。

MIT学生的许多创意广为流传，譬如1994年学校主楼穹顶被放上了一辆警车；通过操控校园内一栋楼（Green Building）上的153个无线彩色LED灯，设计了“巨大的俄罗斯方块”游戏。在这些看似轻松的科技“恶作剧”背后，隐藏了学生们极大的智慧和想象力，而它们带给人们的启示是“科学是有趣的”、“创意是无限的”。MIT鼓励创意创新的机制、开放宽松的创新环境营造了MIT独特的创新文化。

莱梅尔逊-MIT计划

1994年，美国发明家杰罗姆·莱梅尔逊和其夫人在MIT创办成立了莱梅尔逊-MIT计划(LemelsonMIT Program)。杰罗姆·莱梅尔逊生于1923年，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高产的发明家之一，拥有605项专利，涉及自动仓储、工业机器人、无绳电话、传真机、录像机、磁带等领域。莱梅尔逊基金会旨在鼓励、奖励那些改善社会生活的发明者，其目标是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和革新精神。到目前为止，莱梅尔逊基金会为美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创业活动资助的金额已经超过了1.1亿美元。

莱梅尔逊-MIT计划进一步彰显出MIT的开放精神和胸怀。该奖项的申请对象不仅仅针对MIT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还对全美开放。莱梅尔逊-MIT计划设置了一系列奖项，其中久负盛名的是莱梅尔逊-MIT发明奖（LemelsonMIT Prize），每年授予一人，奖金50万美元，是美国奖金最高的发明奖，也被称为“发明奖中的奥斯卡”。主要奖励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杰出发明者，这些发明者的专利产品或者技术工艺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应用前景，并且已经开始付诸实践。奖项的目的是激励创新创业，为未来的发明家树立楷模，发挥示范效应。

2012年，该奖项由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与应用物理学教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获得。奎克教授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集成芯片的原理和技术成功地应用于生物学和医学研究领域。奎克设计了一种芯片，包含多个微型泵和阀门，可以处理复杂的液体实验，以加速基因研究。为了将该技术投入商业化应用，他于1999年创办了Flulidigm公司，2012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创收1 080万美元。2009年，奎克仅使用一台测序仪，以5万美元的成本完成了他本人的基因组测序，成为当时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人物，由此加速了个体化医疗时代的到来。目前他拥有80项专利，创办了4家公司，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另外一种奖项是全球创新奖（LemelsonMIT Award for Global Innovation），以前名为可持续发展奖（LemelsonMIT Award for Sustainability），2012年正式更名为全球创新奖。奖金为10万美元，主要奖励为发展中国家脱贫做出贡献的科技创新，激励年轻一代通过创新发明来应对与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健康、住所、医疗、教育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和挑战。201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肖克·加吉尔（Ashok Gadgil）获得该奖项。加吉尔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人道主义方面的研究和发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譬如，他运用紫外线来净化饮用水的创造发明使得几十个国家超过1亿的低收入人群受益；发明了名为伯克利-达尔富尔（BerkeleyDarfur）的高能效烹饪炉，比传统火炉的能效提高了55%，从而减少了贫困地区妇女、小孩外出寻柴的次数与时间（在一些落后的非洲地区，外出寻找柴火的大多是妇女、小孩，而且通常需要走比较远的路，在途中经常会受到袭击），而此款烹饪炉降低了弱势群体的风险系数。加吉尔的发明和创新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有力帮助。

还有一种奖项是学生奖（LemelsonMIT Student Prize）。这一奖项主要用于支持并激励MIT学生的发明和创新，每年颁发一次，奖金为3万美元。奖励的对象为那些MIT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研究生，他们需要对产品或工艺进行创新和改进或者发明新技术，或者重新设计应用系统等。获奖者将获得被科学界、商界和投资界认识的机会，并会获得被新闻媒体广泛关注的机会，这对创新者的后续成功具有重要影响。2012年，该奖项授予了迈尔斯·巴尔（Miles Barr），表彰其在太阳能方面的创新研究。巴尔成功地实现了在卫生纸、塑料纸等柔软物质表面上打印太阳能电池，这将大大降低应用太阳能的成本。

尽管这一奖项并不仅仅针对MIT的学生，但莱梅尔逊-MIT计划现在在发明创新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成为激励新一代发明家的“风向标”。而且，这一奖项也秉持了MIT最主要的“基因”特征，即重视发明创新对社会的服务功能。这对MIT的学生以及整个社会年轻一代的创新创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媒体实验室

1.媒体实验室的创办及使命

1980年，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教授与当时的第十三任校长杰罗姆·威斯纳（Jerome Wiesner）共同创建的媒体实验室是MIT另外一个创意创新的发源地。媒体实验室致力于研发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当中许多属于最前沿的科技发明和概念性产品。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和其他教授认为“实验室”不同于其他计算机公司的研究院，它将专注于发明而非将科技产品化。因此“实验室”里的发明很多都“不切实际”，如研究仿鱼类行为的氦气飞艇、悬浮于空中的立体影像、会交谈的计算机、被程序化的乐高积木……实验室到处都弥漫着一股创新活力，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

媒体实验室下设30多个研究小组，研究范围包括：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纳米传感、机器人、数字行为、全息技术、模组化媒体、互动式电影、社会化媒介、数字艺术、情感电脑、电子出版、认知科学与学习、手势与故事、有听觉的计算机、物理与媒体、未来的歌剧、智能代理、可触摸媒体以及视觉和模型等，这些都属于新兴跨学科领域，极具创新性与前瞻性。

走进MIT媒体实验室，仿佛走进科幻电影片厂，到处是散落缠绕的电线，连接在自制的奇怪工具上，每一层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显得杂乱无章，但许多意想不到的点子和创意，都在这里诞生。其中也有一些研究并非尖端科技，而是把现有的技术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而这同样需要创意。如由印度学生普拉纳夫·米斯特里（Pranav Mistry）发明创造的“第六感”设备，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你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当设备靠近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是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但就是这样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创意发明，将数码世界与现实世界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赢得了《大众科学》杂志评选的2009年度创新奖，普拉纳夫本人也赢得了无数的发明奖项。

2.媒体实验室的运作机制

媒体实验室每年的研究计划超过400个，为竞争激烈的产业提供创意和创新。作为一个高校研发机构，媒体实验室每年的研究经费达3 500万美元，其中90%来自全球近140个产业联盟会员。这些赞助单位不仅提供资金，有时甚至提供制造产品的零配件以及原材料。

媒体实验室将接受赞助合作单位进行了分类，按合作紧密的程度将产业界的合作者分成了联合赞助商、联合研究赞助商、企业研究合伙人、研究生伙伴四个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联合赞助商是多家企业联合起来与媒体实验室形成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研究方面甚至日常工作上与媒体实验室融为一体。联合赞助商的成员都可以访问媒体实验室的所有研究，且享有媒体实验室研究生伙伴计划的优先权。

联合研究赞助商与某一领域的实验室建立紧密的合作研究关系，企业可以派人驻实验室进行参与研究。

企业研究合伙人是赞助商中的最高等级，拥有与媒体实验室最紧密的关系，也享有最高级别的分享权。

研究生伙伴关系是让企业与实验室的主要研究人员或者研究生更加紧密地聚焦于某一研究领域，一起参与研究工作。企业还可以冠名合作团队，合作的毕业生也可能被企业雇用。

媒体实验室是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在合作模式中，媒体实验室居主导地位。媒体实验室通过多种合作机制将自身研究与企业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媒体实验室借助企业的资金赞助，进行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获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吸引更多企业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企业借助媒体实验室的研究能力，提升了自身的研发能力，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

表2-1 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类别





媒体实验室的成功在于其研究能够满足企业及社会的需求，在研究上顺应了当前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趋势，体现了研究的前沿性与开放性。

首先，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多与社会的日常需求紧密结合。如带传感器的乐器、玩具式学习工具、交互式电影、假肢、廉价计算机等，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些技术并不复杂，但却能方便或者改善人们的生活，市场前景广阔。

其次，随着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交叉性的研究成果和产品越来越普遍。进行交叉研究是媒体实验室创办时的主要方向。杰罗姆·韦斯纳和尼葛洛庞帝教授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媒体实验室的教授与学生大多是博学者，精通好几个领域的人比比皆是。

再次，媒体实验室注重创新性，强调独创性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每年实验室有300多个前沿性的研发课题，也创造出了不少全新的技术成果。

最后，媒体实验室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实验室。每天有许多企业界、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访问小组来实验室参观，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也经常到企业界去访问研究。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研究人员不断获得创新的动力。

此外，媒体实验室在欧洲和印度各设立了一个分院，这使媒体实验室的创新研究更具有全球性。

3. MIT媒体实验室的经典案例

媒体实验室的研究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除了上面提到的第六感的发明外，还有许多非常有创意的研发案例。一些创造和发明的成果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电子墨水（Eink）：1997年，MIT媒体实验室的约瑟夫·雅各布森（Joseph Jacobson）和鲁斯·威尔科克斯（Russ Wilcox）等人共同创立了EInk公司。他们研究如何用电子显示技术取代纸张。雅各布森期望自己研发出的电子墨水能进入大众视野，改变人们获取和阅读信息的方式。这个技术在1998年被《财富》杂志评为“有潜力改变世界的独家技术”。

电子墨水是融合化学、物理和电子学的原理与技术的一种新材料。它将微米级的电子小球包裹在纳米级的电场感应材料上。电子小球可以被印刷在普通的纸张或塑胶上，以显示文字、照片、动态图像，具有易读性、柔性、廉价制造和低功耗的特点。目前已经发展成了非常廉价的显示器，包括亚马逊、邦诺、卡西欧、西铁城、汉王、日立、雷克沙、摩托罗拉、三星和索尼等公司均在使用这一技术。电子墨水拥有和纸质读物一样的阅读效果，即使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依然能享受舒适的阅读且携带更方便，所以，现在使用该技术的电子阅读器已经成为阅读的时尚，市场非常巨大。

城市汽车（Citycar）：城市汽车的设计是完全按照城市未来发展趋势量身定做的，随着城市空间越来越拥挤，停车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媒体实验室开发的城市汽车最大的特点是车身轻便，只能容纳两人，停车时甚至可以把它折叠起来。所以，它能有效地解决交通拥挤和停车难的问题。城市汽车的设计和动力来源全部集中在车轮上。设计者在车轮上安装了像机器人一样的自动驱动系统（robotic drive system），每个轮子里都内置一个锂电池电力发动机，负责车子的驾驶、刹车、避震和数字控制等。目前城市汽车已经在欧洲开始试验并量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其将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

乐高头脑风暴（Brainstorm）玩具：“头脑风暴”机器人是MIT和玩具商乐高公司共同合作的产物，乐高公司已经将这一寓教于乐的高科技玩具成功地商品化，并在销售上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乐高在1998年推出系列“机器人发明系统”后，掀起了全球玩具市场的革命。





图2-2 城市汽车的模型

这项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摩·派珀特教授（Seymour Papert）的LOGO编程语言，他尝试用高技术来帮助儿童成为他们自己“智力建设”的建设者。受此启发，西摩的弟子米切尔·雷思尼克（Mitchel Resnick）和媒体实验室的同事开始研究能够用电脑控制的玩具，1984年，他们通过发明一种智能模块开始将乐高积木同电脑相连，实现了电脑程序控制乐高积木。1988年，他们开始同乐高公司正式合作，通过多年努力，乐高积木终于实现了它的商业化，而且这种玩具对于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智力具有较大的帮助，所以，深受市场追捧。

此外，媒体实验室还涌现了一批极具创意与市场前景的技术成果。例如，可编程式催化剂：纳米级的催化剂材料可以被电磁波控制以改变其方向及温度。这种可编程催化剂的发明可能引发生物工程、化学工业、制药工业的革命。有机通信：点对点通信方式可能使市内无线电话直接通话而无须通过基地台。穿戴计算机：智能计算机可以穿在身上，就像我们戴的眼镜和穿的衣服一样，可穿戴计算机扮演的是一个智能化的计算机助手角色。携带型发电机：超小的携带型手动发电机可以为手机临时充电。智慧型家居：超小型廉价无线感测器控制室内温度、光照、保安、电器、通信。携带型激光投影仪：笔头大小的激光投影仪可用于手机和便携计算机。

媒体实验室的成功与MIT所崇尚的学术自由、开放创新的理念息息相关。实验室创办的初衷也是单纯地鼓励研究者“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地进行学术研究与发明，正是有了这些符合社会需求甚至是引领社会需求的技术成果，才吸引了产业界的关注，并获得资助。实验室在与产业界的互动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促使新的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案例2-1 创意的平台

每年的12月底到来年2月初的一两个月时间是MIT的独立活动期（Independent Activity Period，IAP）。独立活动期是MIT学生最自由的一个多月，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创意在这一个月也特别活跃，有些甚至转化成了创新甚至创业，机器人公司iRobot就是这样创办的。

1988年1月，MIT的学生发明了一种游戏，叫“辨认罗德”（Recognize Rod）。学生们把MIT人工智能专业里一个名叫罗德的教授的头像印在纸板上，用机器人控制水枪向罗德教授“发射”。游戏规则是，不管罗德教授的头像放到哪里，机器人都应该在1分钟内辨认出此头像是不是罗德，如果是，那就可以对准罗德教授的鼻子打水枪。

开始时参加者寥寥无几，罗德教授知晓此事后决定“牺牲”自己，发出通知：“每天下午4点到5点，我将会取代我的头像出现在技术广场，你们可以用机器人控制水枪对准我。”他说到做到，每天下午4点，罗德坐在那里和学生开玩笑。一个星期过去了，罗德的衣服基本是干的。大多数机器人1分钟内还做不出射击目标的判断，因为它们还无法辨认谁是罗德。就在独立活动期快结束时，一个叫海伦的女生，第一次射中罗德的鼻子。海伦坐在罗德的旁边，水枪只射罗德，不射海伦。第二个学生科林设计的机器人也开始了辨认游戏，但却故意将水射到了罗德教授的裤子上，罗德教授知道自己被“愚弄”了，也颇为无奈，只得与学生们一同玩笑。

不久，参加“辨认罗德”游戏的优胜者科林和海伦，从美国国防部拿到5万美元的资金，一边读书，一边创业，在MIT校园内，创立了iRobot公司。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危险地方，这种机器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iRobot也成为全世界技术含量最高的机器人公司。2011年，iRobot销售了超过600万台家用吸尘机器人，缔造了有史以来消费性机器人最好的销售成绩。

MIT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工厂”，而且，这些好的创意往往会带来创业机会与商机。创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MIT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这是MIT在创新创业方面执牛耳的原因所在。

创新保障机制：技术许可办公室

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

要把大学校园内产生的发明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并非水到渠成的事。MIT一直以来在技术研发上面成就斐然，但就如何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也经历过一些曲折。MIT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成立为高校创新和创业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技术许可办公室成为MIT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

康普顿校长上任之前，MIT在专利方面遵循自由主义政策：老师们可以将专利权交给学院，也可以自己保留。为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研究成果商业化，MIT开始探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学校应该发挥的作用。

1931年底，康普顿校长任命了一个专项委员会拟定MIT专利政策。他希望通过积极的专利政策使MIT科研创新更好地为工业发展服务。但是，老师们对学校拥有专利权持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是学校获得教师的专利权，然后再转让给企业，大学就成了一个商业机构，成为企业的竞争者而不是提供帮助者。更重要的是大学是教育机构，向企业有偿转让专利可能会危及它的免税身份，从而引起公众的不满。现在看来根本就不算问题的问题在那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MIT还是最终确认了学校拥有教师专利权的决定。

1945年，MIT专利、版权和许可办公室正式成立（Patent，Copyright and Licensing Office），这是美国最早尝试技术转移和大学创业的机制。1985年这一办公室正式更名为技术许可办公室（TLO）。以前的专利办公室主要由律师主导，即在行业、政府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中促进专利申请，执行版权和专利许可。为了符合其职能，1986年技术许可办公室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技术转让方面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当前技术许可办公室的使命主要体现为：通过技术许可，将MIT的成果转化为社会可利用的成果，从而造福社会，并通过符合学术原则的程序，全力保障学生和教师的福利。技术许可办公室帮助MIT发明者保护其技术，授权给现有公司和初创企业使用。如今，技术许可办公室在校内每年申请发明600多项，每年许可创办的公司数量近20家，在保护发明以及创办技术企业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技术许可办公室并非消极地等待对MIT技术感兴趣的公司来接洽，而是鼓励院系快速公开各项发明，并且评估各项发明的市场价值，然后获得该项知识产权的专利。另外，MIT为了满足风险投资家的需求，协助他们对那些有潜在价值的新技术和正在研究的项目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和评估。技术许可办公室机制在大学中属于先行者，数据显示，2012年，技术许可办公室的收入为1.475亿美元，扣除0.165亿美元的成本，净收入还有1.31亿美元。

搭建技术许可办公室的运作机制

技术许可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直接向分管科研的副校长负责。技术许可办公室现有38名工作人员。下设技术许可(Technology Licensing)、财务管理(Financial Operation)、行政管理(Office Operation)和专利管理(Patent Administration)四个部门。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主任助理各一名，其他工作人员多由高级技术许可官员担任。其中技术许可部人员最多，也是整个技术许可办公室中最重要的部门，这些人员大多在某一研究领域具有较深的造诣，或有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及商业开发的经验，熟悉将新技术导入市场的流程。简而言之，员工具有丰富的将技术成果产业化的经验。财务管理部门由财务经理和会计组成，负责专利费管理、技术授权办公室开支等财务工作。行政部的人员负责办公室的通常事务和专利文献以及合同的管理工作。专利管理部主要监管专利的经营以及涉及专利权的法律问题。

由于教授、专家没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来将自己的发明商业化，再加上申请专利手续烦琐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复杂，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求助于技术许可办公室，来完成他们并不擅长的业务。一项具有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从形成专利到投入商业化运用，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技术许可办公室在这其中能起到桥梁作用，通过帮助研究人员申请专利并最大化地保证发明者的利益，积极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其整个运作过程见图2-3。



图2-3 MIT技术转化流程图

科学研究及发明公开前。按照传统，当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有了新创意、新工艺、新发明、新产品时，他们就会同技术许可办公室进行早期的接触并进入公开前环节，只要他们想将这项创新造福民众。在这一环节里，技术许可办公室和发明者将讨论发明的公开、评估和保护等可能会出现的重要问题，使发明者做到心中有数。

发明公开。在发明公开环节，发明者向技术许可办公室提供发明的技术细节、数据或图片等能证明自己发明的文献资料，文献资料要足够详细，以便技术许可办公室能对发明的实用价值潜力进行评估，同时技术许可办公室要做好文献资料的保密工作。

评估。技术许可官员对发明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再利用技术手段查看该发明专利是否已经存在，然后通过对相近技术以及市场的分析来评估该发明的商业潜力。如果技术许可官员认为发明的商业潜力不大，技术许可办公室将不会为该发明申请专利。评估还有助于判断这一发明适合许可给现存的企业，还是更适合创办一家新的企业。

专利保护。在确定了发明的商业潜力之后，由技术许可办公室向美国专利局甚至国外的专利部门申请专利保护，以免被他人不正当使用。同时，申请专利保护也是吸引商业投资的一个必要手段，因为只有保证发明成果不被滥用，才会引起企业投资的兴趣。

营销。在发明者的参与下，技术许可办公室将列出对此发明专利感兴趣的企业并进行筛选，看候选企业在专家、资源以及商业网络等方面有无资质来开发这项发明。如果没有合适的候选企业，技术许可办公室将决定建立一个新企业以使这项发明得到更好的开发。

颁发许可。在挑选到合适的企业之后，技术许可办公室将代表MIT与该企业签署合同，允许企业开发MIT的这项发明专利，同时MIT保留对该专利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权利。

收益分配。获得收益后，MIT按照合同从授权企业获得专利费。专利费将会在发明者、发明者所在院系以及研究中心之间进行分配。技术许可办公室收取其中的15%，发明者获得扣除成本后剩余部分的1/3，剩下的则由各系、跨学科中心和MIT特别基金会共同分享。MIT会把得到的收益重新投入到教育和科研中，而发明者也会拿出一部分投入到研究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工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高校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鸿沟，使科研成果得到快速转化，最终形成生产力。首先，技术许可办公室的设立，为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之间架起了桥梁。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利许可官员对高校科研成果进行评估并推向市场，解决了研究者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搞科研，同时也推动了产业的变革和发展。其次，技术许可办公室为MIT吸引了产业界的投资。收取的专利费为高校和研究人员带来科研经费，研究人员以兴趣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有了财力保障，同时也符合MIT学术自由的氛围。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公司通过MIT的专利技术转让认识到了MIT的科研能力，会在专利费之外向MIT投入科研经费，以获取MIT其他专利的优先使用权。

规范技术许可的政策

为了提高创业积极性，MIT制定了一些支持性政策。同时，为了避免技术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冲突，规范技术许可行为，MIT也有相关规定。MIT并没有因为鼓励创业而忽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地位，通过严格的政策来保障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保持创新创业的源泉。规范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技术转让和创业活动仅仅是教育、基础研究和传播知识使命的副产品，而不是目的。技术转让活动不允许干扰学校的核心使命。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学术活动永远优先。

2.教职员工只能够担任公司的顾问、委员或成员，不能担任公司的领导。在与刚成立的公司合作时，MIT收益的方式有持有公司股票和收取专利版税两种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是同时采取两种方式）。各院系需告知所有在公司从事顾问活动的教职员工不能让渡MIT授予的特许权。

3. MIT的科研结果不允许保密，任何事情都必须公开，只保留专利和版权。

4.在公司启动前，创建者必须签署规避冲突声明，承诺不私自接受来自公司的科研支持，对公司的利润不能中饱私囊，禁止在读学生进入公司工作。

5.公司与MIT之间的经济来往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公司在创建资金中并没有MIT的投资，那么MIT在公司董事会上则不能拥有董事席位，两者之间的资金来往由MIT的财务部门来管理，而非技术许可办公室。

6.向想创业的人提供专有许可，如果该公司发展成功，这个专有许可可以防止该公司的产品被“那些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公司”模仿或假冒。

专利许可办公室的运作以及规范，既为本校的创新创业争取了各方面的资金支持，又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了规范，有效避免了MIT的教职员工因为发明和创新分散教学和科研精力的问题。

技术授权的案例

1. 阿卡迈公司

阿卡迈（Akamai）目前已经成长为国际上最大的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即内容分发网络服务商，是为数不多的旨在消除互联网瓶颈和提高下载速度的新兴互联网公司之一。阿卡迈公司向全球企业提供发送互联网内容、汇流媒体和应用程序的服务，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生力量。

阿卡迈的成立可以追溯到MIT的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95年，他发现使用者已经习惯忍受网络拥挤，于是他向同事提出发明一种全新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分发互联网内容。可能当时他没有想到，提出这样的一个学术难题最终会诞生出一种革新性的互联网服务。

MIT应用数学教授汤姆·莱顿（Tom Leighton）对伯纳斯-李的问题充满了兴趣。汤姆·莱顿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和建筑学教授，是MIT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运算学小组的带头人。他认为应用数学和运算学可以解决网络拥堵的问题，于是他请研究生丹尼·勒温（Danny Lewin）和其他几位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来一起破解这个难题。他们开发了数学运算法则来处理内容的动态路由安排，其中，丹尼·勒温的硕士论文构成了阿卡迈公司最初的“自由流”（Freeflow）技术的核心。这些一流的科学家开发了一套突破性算法，对大型分布式服务器的内容进行智能路由和复制，而不是依赖于网站所有者通常使用的中央服务器。

1998年，研发团队参加了著名的年度MIT $50K创业大赛，在100个竞赛队伍中获得第六名，表明了互联网的内容传送有着非同小可的市场潜力。同年，阿卡迈获得MIT技术许可办公室特定知识产权的专属授权，从1998年9月开始运作。1998年末到1999年初，被创业团队和公司创意所吸引，一些有互联网商业运作经验的专家也加入到了创业团队中来。其中包括时代集团新媒体（Time Inc. New Media）的前任总裁保罗·萨根（Paul Sagan）和IBM美国运营中心副总裁乔治·康纳德斯（George Conrades）。他们的加入给阿卡迈带来了丰富的商业运营经验。经过创业团队的共同努力，这家由顶尖电脑科学家和经验丰富的互联网职业经理人组成的公司为奥迪、苹果、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等多家大公司提供服务。

阿卡迈公司秉持了MIT的创新基因，拥有几十项已获得授权的专利，另有60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公司开发了应用最广泛的云优化平台，其127 000多台服务器分布于81个国家的逾1 150个网络中。全球互联网用户中有85%位于阿卡迈服务器的单“网络跳跃点”内，而且无论环境有多么复杂，阿卡迈都可以满足客户的网络环境要求。

2.艾莱希斯有限公司

1996年，媒体实验室的赞助商NEC（日本电气公司）意识到可以利用内尔·格尔圣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教授(MIT比特和原子中心的主任)开发的电场技术来感知汽车前排乘客的人数以及位置，为汽车安全系统提供技术支持。经过实验后，这一技术成功地在汽车产业中得到了应用。2002年8月，NEC和本田汽车公司联合发起成立了合资企业艾莱希斯有限公司（Elesys North America Inc.）。公司获得了MIT的技术授权，并将此技术广泛应用于汽车自动安全气囊控制系统，向全世界推广，艾莱希斯有限公司一举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安全电子控制公司。

与阿卡迈公司主要由MIT的团队主导成立新的公司不同，艾莱希斯有限公司主要利用MIT授权的技术，由外部的企业联合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如前所述，对于这样一项嵌入汽车行业的技术来说，汽车生产商以及电气企业NEC完全具有运用此项技术的能力，因此，MIT将此技术授权给对应的企业，为实现效益最大化提供了保障。

3.WeatherData

MIT授权的技术或者创业企业并非都是按照企业的发展规律从小做大的，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售给一家更大的公司。从MIT衍生出来的许多高新技术公司通常规模不大，但由于在技术上的创新性与先进性往往会备受大公司青睐。WeatherData便是这样的高新技术公司。WeatherData公司依托的核心技术是预测天气的“风暴眼”（StormVision）软件工具，这项技术出自MIT林肯实验室，主要用来预测20分钟至2个小时时间范围内的风暴线路，弥补了以往传统方法在大约20分钟内预测的偏差性。在获得MIT的技术授权后，只有38名员工的WeatherData公司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市成立，其主要利用“风暴眼”技术提供天气信息服务。WeatherData的成立很快引起了行业龙头AccuWeather的注意，2006年，AccuWeather把WeatherData公司纳入旗下，将其作为子公司，专门负责预报恶劣天气。

创业扶持机制：“扶上马，送一程”

在20世纪30年代，MIT校长康普顿意识到学校所在的新英格兰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传统产业滑坡，经济已经在全美处于落后地位。为了重新振兴地区经济，康普顿等人提出了利用波士顿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创建高新科技公司的设想。

在“专利技术转让”中我们也提到，当一项新的技术不适合应用于现有公司的开发时，需要创建新的公司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好的商业开发，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因为新技术所需的生产条件与现有公司的生产条件不符，需要对现有公司进行改造，这会有造成浪费或失去公司已有优势的可能，风险较大。在该状况下，创建新的公司是明智选择。

创建新公司的失败风险较高，所以创建新公司的最大问题是融资。人们往往对高新科技领域知之甚少，所以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一般不愿贷款给高新科技创业者。另外，还需要有专业人士来分析一项新技术的商业潜力，以打消投资者的顾虑，使投资者有必要的知识和信心参与投资。康普顿校长认为非专业机构是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因此，建立专门的风险投资公司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应运而生。

世界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康普顿希望建立一种将当地财富转换成风险投资，从而资助新公司建立的机制。在此之前，技术界和金融界一直是各自独立运作的。

1946年，在MIT、哈佛商学院以及波士顿地区的一些商业人士共同参与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ARD)成立了。这是世界上第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公司，填补了科研成果转化到公司过程中的资本鸿沟，并创造了新产品和就业机会。ARD成立之后，MIT不仅可以提供具有技术背景的创业人才、技术和商业化经验丰富的评估专家，还能为创业者提供融资支持。

1957年，ARD投资DEC公司。这次投资大获成功，改变了美国风险投资的未来。

DEC公司是由奥尔森和安德森两位刚离开MIT林肯实验室的工程师创办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奥尔森是旋风计算机项目的主要成员，拥有许多改进计算机的想法和技术背景。DEC初创时，需要10万美元创业投资，他们找到ARD作为投资者。ARD公司最初只对企业投入了7万美元，但却得到了77%的股份。由于DEC的飞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强劲和股票市场价格的飞速上涨，DEC的价值不断上涨。到1971年，ARD所拥有的DEC股份价值增加了3.55亿美元，14年内增加了50多倍。DEC使ARD名声大噪，完全改变了ARD的命运，并且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ARD的成功为其后续者提供了榜样和经验，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如何选择合作者、如何避免失败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投资于新创建的公司是完全可行的。ARD风险投资带有浓厚的MIT的色彩，风险投资企业是MIT发起的，受资助的企业也是MIT人创办的。因此，对创新创业的扶持模式也充分体现了MIT勇于创新的精神，这不仅体现在对科研水平的追求上，也体现在对科研成果服务社会所需的机制创新上。

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

除了联合外部的力量为MIT的创新创业提供风险投资外，MIT在校内也有专门的机构为初创企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由德什潘德夫妇共同筹资2 000万美元成立，他们也是Sycamore网络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德什潘德中心主要为一些前沿研究提供启动资助，每年的奖项由MIT高级教授委员会评定。另外，还有评委是来自高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企业，为这些项目提供市场和商业化问题的指导。通过联合外部力量，中心促进了MIT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从2002年创办以来，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已经资助27家技术创新企业的创办。这些企业已经累计募集了超过4亿美元的资本金，在公司产品发明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一中心已经为100个项目提供了超过1 200万美元的资助，支持了300多位教职员工、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的相关研究，并且被资助的项目中大约有30%都衍生出了新的企业。Brontes Technology、Myomo、1366技术公司、Pervasis Therapeutics，QD Vision、Taris Biomedical以及Vertica Systems等企业都在德什潘德中心孵化。Myomo是德什潘德中心资助的项目中比较典型的商业化案例。

Myomo的成立始于德什潘德2002年资助的“活动关节支架”研究项目，最初该研究小组的研究目的是创造一个耐磨、价格实惠、无阻碍的人造骨骼，来增强人体的体能。在ITeam（Innovation Teams）的帮助下，这一研究项目得以进一步推进。在“活动关节支架”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研究小组又有效地在骨科关节上配置了一个由神经传感器调制的动力辅助装置。

美国有超过千万的残疾人在拿叉子和牙刷等简单行为上都有困难，为此，研究团队开始关注这一需求，并在2004年参加了总奖额5万美元的商业计划大赛，并赢得了3万美元的罗伯特·戈德堡大奖。2006年1月，项目完成，Myomo公司成立。2007年7月，帮助中风患者康复的产品获准上市，公司开始正常运转。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在市场上广受欢迎，2007年11月，神经机械技术创新获得了大众科学颁发的最具创新奖。从学术研究到商业化的过程，Myomo都受到了MIT相应的资助与支持，Myomo商业化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MIT创业生态系统各部门间相互协作的关系。

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

2007年，全球性投资公司列格坦集团出资5 000万美元资助MIT创办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The Legatum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使命是资助那些为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水平，以及普通市民生活水平进行的创新创业。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的两个主要机制是每年一次的会议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奖学金计划。每年的会议都有大量在新兴市场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家参与，他们不断宣传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的理念，并为新的创业者提供咨询帮助。

奖学金计划对所有MIT的学生开放，支持那些在低收入国家创办新企业的创业者。该中心还特别为有意向的创业者提供专门的研讨会，指导创业者策划撰写商业计划书，提供参与列格坦年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的机会。另外，奖学金计划还资助这些学员提前完成MIT的学业。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为年青一代的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帮助学生研发新的技术，并将新技术商业化，帮助学生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提升创新意识和商业经营理念。

MIT创投指导服务中心

MIT创投指导服务中心（Venture Mentoring Service，以下简称VMS）为创业者提供专业指导，以支持MIT的创新创业。曾任MIT教务长的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校友亚力克·丁吉（Alec Dingee）和MIT的教授戴维·施特林（David Staelin）都认为有必要为MIT的教职员工以及校友在初创企业时提供建议、指导和帮助。丁吉和施特林在创办公司方面经验丰富，而这对初创企业的“菜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在二者的努力下，VMS最终于2000年进入新的运作。MIT为VMS配备了专门的办公室，舍温·格林布拉特（Sherwin Greenblatt，后来博世公司的董事长）是VMS的第一个专职员工，此外还有其他很多兼职员工以及志愿者参与。VMS秉持了MIT一贯的开放态度，为MIT人提供免费的服务、设备和帮助，以及任何想创办企业的创业者。

表2-2 VMS运营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 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在创立之初的11年间，VMS为超过900家的1 600多名创业者提供了指导和帮助。由于VMS的开放性，许多有创业激情的创业者慕名而来。在这些参与者中，大约48%是学生，40%是波士顿地区的校友，10%是MIT教授和老师。VMS员工和志愿者对所有的创业爱好者均一视同仁，为他们提供全程帮助。通常，创办一个公司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

截至2011年初，总共有152个新企业在VMS的帮助指导下创办成功（成功率超过16%），这些企业筹集资金达8.35亿美元。实际上，大多数创投者发现他们的想法在现实中行不通（这是创业者碰到的最普遍的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创办公司和成为一名企业家必备的素质。许多创业者又带着新的想法进行了再次创业。VMS的导师团队从最初的7人小组，增加到了现在的150多人，每名导师都积极参与项目，大多数导师都有着丰富的创业或者管理公司的经验，另外还有不少导师为创业者寻求各种资源，如人脉、为创业者与各种风险投资牵线搭桥等等。

VMS对创新创业的主要贡献在于“无附加条件”的建议和富有经验导师的指导，增加了创业者成功的概率。实践也证明，这些创业者和VMS建立了长期的关系，并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从VMS得到了许多帮助。被辅导过的创业者在企业运作、市场适应性以及攻克技术难题方面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表2-3 VMS指导的典型创业企业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 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由于VMS在MIT创新创业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其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在2003年获得了由MIT校友会评选的社长奖。2007年，MIT创业中心授予VMS在创业指导贡献方面的阿道夫·莫纳森奖，2010年VMS又获得了NCCI颁发的影响力卓越奖。创业者对VMS的服务需求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希望在VMS得到创业的指导。一定意义上，VMS承担着“创业教父”的角色，MIT不乏好的创意与技术，但这些好的想法在进入市场进行商品化生产时，往往会有较大的风险，而VMS提供的专业创业指导、丰富的创业资源等能有效减少创业者走弯路的可能性，增加了创业成功的概率。

创业的循环机制

MIT创新创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除上述扶持机制外，还有创业循环机制，该机制从创业的教育、指导到最后的公司创办，都起着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首先，马丁信托创业中心（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是MIT创业活动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它在推动MIT创业教育和创业活动的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其次，“产业联盟”(ILP)在MIT与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企业资助教育与科研等方面担当着主要角色，产业联盟的产学研合作实践已经比较成熟。

马丁信托创业中心

1.MIT创业中心的发展历史

20世纪60年代，MIT斯隆学院开设了第一门创业课程——“新企业”(New Enterprises)，课程由既是学者又是成功创业者的理查德·莫尔斯（Richard Morse）主讲。1990年，爱德华·罗伯茨教授向斯隆管理学院院长莱斯特·瑟罗提出组建创业项目的建议，整合MIT的创业课程和相应的学生活动中心，为那些有创业志向的学生提供相应的教育和帮助。

1996年，MIT创业中心成立，负责MIT创业教育的教学与发展，致力于开展创业管理、创业投资、创业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和学术研究。MIT创业中心自成立以来，秉承“知行合一”的校训，将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将创业知识成功地与社会实践连接在一起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爱德华·罗伯茨建议实行终身教职中的“双轨制”，招聘在创业领域有重要影响的教授、专家学者来中心任教，与那些学术性的教授形成呼应，共同为创业者提供理论与实践、教育和帮助。目前，“双轨制”几乎被所有顶尖的商学院所采用，以组织和管理相应的创业项目。

MIT创业中心在成立之初便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杰出的MIT创业校友，包括Bose公司的创始人阿马尔·博斯（Amar Bose），EG&G的创始人之一的肯尼斯·格梅斯豪森（Kenneth Germeshausen），Magazine公司的伯纳德·金赫什（Bernard Goldhirsh），美国热电公司（Thermo Electron）的乔治·哈特索波罗斯（George Hatsopoulos），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的帕特里克·麦戈文（Patrick McGovern），数据设备公司的肯·奥尔森（Ken Olsen）等等。

2011年11月，MIT创业中心更名为MIT马丁信托创业中心（以下简称“马丁创业中心”），马丁创业中心为MIT的创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MIT在创新创业的课程设置上、创业会议、创业俱乐部等创业项目上均有了显著的增长，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创业中心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学计划和教育体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创业中心取得成果的关键因素是其成立时的3条准则：（1）面向MIT所有师生。创业中心虽设立于斯隆管理学院，但它不只是面向斯隆管理学院，而是为MIT所有的师生提供全方位的创业课程与指导。（2）整合创业理论和实践的双轨教育。在课程设置以及指导老师的构成中，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3）立足现实问题，鼓励学科交叉。创业中心着重强调从现实的需求出发来进行创业，鼓励并创造条件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一起合作创业，特别是管理类学生和自然科学类学生的合作。这些使得MIT培养了大批既具有工程、生物等专业技能，又有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马丁创业中心的生态系统

马丁创业中心的整个创业系统包括了相关的创业课程、创业俱乐部、会议等。这些项目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对MIT的创新创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成为MIT传授创业技能的主要载体，更是MIT创业精神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

创业课程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创业俱乐部在创业实践中发挥着助推器的作用，创业会议与论坛将MIT的创业与社会需求联系得更加紧密。马丁创业中心一方面通过开设相应的课程来进行聚焦于技术创新的创业教育，另一方面为创业活动搭建平台。

创业俱乐部（EClub）主要是由MIT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校友组成，每周开会进行沟通交流。他们与有志于创业的创业者进行交流，听取关于创业计划的陈述，并给予建议和帮助。学生通过参与创业竞赛等活动，与对创业感兴趣的人进行交流，对自己的创业计划进行不断的完善，并可能获得最终的资金支持，将计划付诸实践。校办组织与学生团体间也有许多合作，如斯隆创业中心和学生共同运营的“风险创业资本”、“私人直接投资俱乐部”等。

(1)创业课程

随着学生对创业需求的增加，原来唯一的“新企业家”课程不断延伸。尽管从未做过统计，但参与“新企业家”这门课程的学生所创办的新企业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例如，马丁·特拉斯特（Martin Trust）创立的MAST Industries（马斯特工业公司，全球最大的服装制造商），罗伯特·斯旺森（Robert Swanson）与人合伙创办的Genentech（全球著名的生物科技公司），乔恩·赫什蒂克（Jon Hirschtick）与阿克塞尔·比沙拉（Axel Bichara）创办的CAD公司，后来卖掉这家公司后乔恩又创办了在机械软件领域领先的SolidWorks公司（后来卖给了达索公司）。

1994年，MIT斯隆管理学院在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开始实施一系列的“迷你轨道”制度。MIT创业中心与学院的技术创新和创业部门（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以及市场营销专业紧密合作，发展了新产品和创业发展轨道（New Product & Venture Development Track），这一专门为学生设置的“创业轨道”很快成为斯隆管理学院最受欢迎的“明星”方向，点燃了学生创新创业的激情。

随着MIT创业氛围的日益浓厚，许多在创业理论与实践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教授也加入进来。除此之外，其他院系的教授以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也不断地加入到这些课程中。他们通常无偿地与年轻的创业者分享他们的经历与见解。到2001年，创业课程已经快速增长到了21门，来自各院系登记的学生数量已经接近1 500人。2011年，各类创业课程已经超过了30门（还不包括“创意平台”的短期课程），注册学生已经超过了2 500名。

创业中心最初创办的基础即是通过相关的创新创业课程来推动MIT的创业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完善，课程还在不断丰富中，如创业管理、创业财政、管理创新和创业、早期阶段的资本、技术和创业战略、创业组织的设计和领导、发展创业等方面。课程设置秉承培养学生创业精神、激发创业热情，发挥独立研究和自主创业的原则，同时又体现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相互渗透，引领着当前创业学和创业研究的前沿，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创业思维和热情，帮助他们获得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此外，创业中心还积极与产业联盟或企业开展合作，共同推行“实习生制度”，将教学与实习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表2-4 MIT的马丁创业中心的部分创业课程













资料来源：http://entrepreneurship.mit.edu。

可以看出，MIT创业课程从理论与实践上系统地构建了创业教育的基础。这其中有MIT的资深教授来讲解有关创新创业理论，更有在创业、资本运营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具有实践经验的创业家来传授创业实践。创办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公司所能遇到的问题在创业中心为学生们提供的课程中都得到了体现，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整个创业课程的框架设计中，有些课程主要介绍一些创业的理论，如竞争战略、创业战略以及管理等等。此外，创业实践课程模块主要就如何创办新企业与组建创业团队等主题进行设计。创业技能主要从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营销等细节方面为创业者提供具体的技能教育与培训。一些与创业密切相关的课程，如销售、融资、领导力、法律等，也是为创业量身定制的。此外，还有针对具体行业创业的课程，如新能源行业、生物医疗、软件等等。上述课程大都由知识渊博的教授和有丰富经验的创业管理者来讲授，学生能在感兴趣的特定行业创业方面有所收获。

这些课程有鲜明的“实践模拟”特色。在这些课程中，一般由四人或五人组成一组，模拟真实的企业团体来进行创业实践。通常小组成员的背景存在一定互补性，创业团队需要撰写项目计划书，并就其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譬如，在“创业实验室”课程中，学生需要在波士顿地区挑选一些成立不久（成立于5年以内）、规模较小（员工不到50人）的公司，针对这些公司面临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各个团队在课上讨论团队管理的经验，进行项目分析，彼此分享心得体会。这样的教学不仅让学生熟悉了创业的核心问题，而且与实业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MIT创新创业课程的设置充分考虑了技术发展的前沿。譬如，为了把握当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机遇，创业中心开设了与新能源相关的课程，主要让学生加深对能源市场、技术、竞争和法律法规的理解，鼓励学生对可持续科技进行创业。另外，MIT神经科学研究所最近开设了一门类似的课程“神经科技企业”。2010年，在数字技术领域方面，“关联数据企业”课程由创业中心和蒂姆·伯纳斯-李教授（万维网的创造者）共同创立。所有这些课程将创业与先进的技术联系在一起，跨专业甚至跨校创业合作团队亦随之得以扩展。在课程设置方面创业中心突出了一个主题：利用选课学生的专业交叉特点达到优势互补，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使创业精神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为将来开办新的高科技公司打下基础。

(2)创业俱乐部

创业俱乐部及创业竞赛是MIT创业生态的重要环节，在传承MIT创新创业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MIT的创业俱乐部超过20家，它们将学生、校友和创业专家聚在一起，已经系统地融入到MIT创业中心的创业教育活动之中，极大地激发了创业者的创业热情。MIT学生创办的公司中许多就是在创业竞赛中孕育的。这其中，有一些俱乐部与竞赛是专门针对创业的，如久负盛名的MIT $100K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等等。还有一些是包含创业成分的俱乐部，斯隆管理学院就有多个（见表2-5）。这些俱乐部基本上由学生来负责管理运行，形式多种多样，通过研讨会、紧密联系实业界、创业竞赛等方式全面激发创新创业的激情。

表2-5 MIT的创业俱乐部







资料来源：http://entrepreneurship.mit.edu。

数量庞大的创业俱乐部，是MIT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MIT不同部门、不同专业的学生均积极参与其中，由此激发的创业激情遍及整个MIT。这些俱乐部一般是围绕某个科技领域形成的兴趣小组，如能源俱乐部、医疗保健俱乐部、移动媒体俱乐部、纳米技术和微技术俱乐部等。所有这些俱乐部都由风险资本家、MIT教师以及相关的企业家组成，他们指导俱乐部成员成立早期阶段的公司，并提供后续的帮助。在这些俱乐部中，MIT$100K创业大赛是其中的“鼻祖”，它极大地推动了MIT创新创业的发展。

(3)MIT$100K创业大赛

1990年开始的MIT创业大赛由斯隆管理学院新风险投资协会（MIT Sloan New Ventures Association）和以工科学生为主的创业俱乐部（MIT Entrepreneurs Club）联合创立。1990年春季举办第一届创业大赛时，最高奖金仅有一万美元，总计吸引了54支队伍参加；1996年奖金提升至5万美元；2006年奖金翻倍，提升到现在的10万美元，MIT$50K也因此升级为MIT$100K。这一工科产品创意与斯隆的管理运作经验相结合的创业竞赛，在校友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下，实现了奖金的跳跃，培育了高存活率、高技术含量和高利润率的企业。通过完善的比赛程序、有力的组织结构和强大的支持网络，MIT$100K打造出独特的创业教育平台，构建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创业文化。

自1990年创办以来，MIT$100K创业大赛，每年诞生5～6家企业。在美国表现最优秀的50家高新技术公司中，有46%出自此项比赛。截至2006年，共有105家公司诞生于MIT$100K。其中，22.8%的企业成功上市或被收购，23.8%仍作为私人企业运作，20%退出市场，34%由于缺乏数据无法统计，但即使这34%全部被市场淹没，46.6%的存活比例依旧令人赞叹。如今，有着24年历史的MIT创业大赛，已经成为美国顶级的商业计划竞赛，它之所以有此地位，是因为大赛不只是每年评出优秀方案并颁发奖金，而是尽全力支持和鼓励优秀的书面创业计划发展成为实际运营的公司。

MIT创业大赛的竞赛单元与程序。MIT$100K周期长达一年，它激励学生自由组建团队，大胆开发创业方案，亲身体验资本的创造过程。大赛为参赛选手的整个创业过程提供了一整套完备的资源，给即将创业的人以最直接最有用的帮助。每一届大赛开始之初，组委会都会给所有参赛者一些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譬如，2011年组委会提出了“成功通过创业改造社会的三个关键要素”：（1）通过深入了解创业的过程、重要性以及关键策略来加强自身团队的创业精神；（2）透彻研究是成功建立并运作一个创业计划竞赛的必备工具；（3）利用全球企业家和商业计划大赛的领袖网络，帮助创造灵感、建立联系、共享资源、实现反馈。

MIT$100K由三个独立的竞赛单元组成：秋季电梯演讲竞赛（Elevator Pitch Contest，EPC）、冬季执行纲要竞赛（Executive Summary Contest，ESC）和春季商业计划竞赛（Business Plan Contest，BPC）。所有竞赛类别被分为六大类：新兴市场类，服务于前沿新兴市场的创新性商业计划；能源类，致力于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商业方案；生命科学类，与生物技术、医药、医学设备、生物材料、卫生信息化相关的公司创意；移动类，用于改善移动生活的产品与服务；产品与服务类，满足个人或商业需求的、从革命性建筑材料到最新高科技器材、范围广泛的竞争性创意；网络与IT类，基于IT或网络、满足个人或商业需要的创意。

电梯演讲竞赛。“电梯演讲”，也称“电梯游说”，即假设在电梯里只有60秒的时间向一位关系到公司前途的大客户推广产品且必须成功。电梯演讲竞赛是整个大赛的第一个环节，要求参赛团队将自己初步的创业设想和亮点通过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给评委、观众以及潜在投资者，并以此参加YouPitch网络投票环节，赢取第一轮5 000美元的奖金。

执行纲要竞赛。执行纲要竞赛分为组队、预选与决赛三个阶段。在商业中，执行纲要是指精简版的商业计划书，是在最终计划书提交前的简略摘要。执行纲要竞赛是MIT$100K三个部分的比赛中的第二阶段，如果说“电梯演说”着重强调构思的产生，执行纲要则强调团队组成和构思的改进。执行纲要竞赛要求参赛团队提交一个两页的执行纲要，通常包括公司概况、注册资金、赢利模式和投资收益几个部分。一个成功的执行纲要，将使得一个团队更可能进入商业计划竞赛的半决赛。

商业计划竞赛。商业计划竞赛是MIT$100K的重头戏，于每年春季举办，最高奖金为10万美元，作为参赛创业者的创业基金。前两个阶段的比赛强调构思的产生和团队的组建，而商业计划竞赛是要实现一个团队的计划，并为真正开始创立公司和进行融资做准备。每个进入到商业计划竞赛环节的团队都有资格获得35 000美元以上的现金奖金以作为其风险投资。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组建队伍，把自己的构思放在“创业构思专栏”，以此寻找自己未来的合作伙伴，并组成参赛队伍参加商业计划竞赛。这些伙伴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实际创业的合伙人，一同为创办的企业而奋斗。第二步是进一步改进构思，并完善两页的执行纲要，制作一个12页的演讲幻灯片，用于大赛的演讲环节，介绍自己的商业计划。初赛时，组委会分别在大赛分类的5个领域招聘一流的评委，他们将浏览执行纲要并予以评分，每个领域前5名的队伍直接成为半决赛参赛者。第三步是万能卡复活环节：每个领域排名在6～20的团队可以再提交一份5页的加强版执行纲要和12页的加强版幻灯片，排名在每个领域的前两名的团队将获得继续参赛的资格。然后会有一个指导老师参加的晚宴：所有半决赛参赛者都将参加一场与导师见面的晚宴，从中详细了解导师制度，也通过与导师面对面的交谈，向导师传达自己的设想，以便尽快获得有效的帮助。同时，组委会也会就团队创业计划中的开销账户方面的规划进行培训。最后是最终呈递：参赛团队应上交一份20页的最终版商业计划书和12页的最终版演讲报告幻灯片。

每位半决赛参赛者将在评审团前借助制作的幻灯片和自身的演讲技巧，展示他们的商业计划，推销其创业构想。首先将决出每个领域的第一名，然后来自5个领域的优胜团队将继续角逐，由一个新的评审团队进行评判，直到产生最终的获胜者，获得10万美元的创业基金。与此同时，观众也将选出他们喜欢的商业计划。

创业大赛网站上提供了关于三个竞赛单元创业技能培养的丰富资料，而在每一个竞赛开始前，大赛组委会都将组织专家和前几届获奖者开展研讨会，其中春季商业计划竞赛阶段的导师项目会安排导师对选手进行一对一指导。通过一整年的比赛环节和相关活动，创业大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选拔出优异创业者创办公司，而且旨在以这一实践模式，培养、强化MIT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

MIT创业大赛的组织结构。MIT$100K被《福布斯》盛赞为美国卓越的大学生商业计划竞赛。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一纵横20多年的比赛项目完全是由学生组织发起的活动。

创业大赛的组织者主要是斯隆管理学院MBA的学生、大赛总负责人、活动总负责人、协同负责人和支持总负责人共同负责组织整个活动。活动总负责人担负着三个竞赛的活动组织，主要是商业计划竞赛的决赛以及竞赛中的研讨会，而支持总负责人负责赞助商协调、校友协调、评委协调、导师及教练协调、媒体及公关协调，构建大赛的支持体系。各类别负责人负责协调不同类别的领导人，包括新兴市场类、产品和服务类、网络IT类、移动类和生命科学类。



图2-4 MIT创业大赛的组织结构

MIT$100K的财务、赞助、合作和组织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于每年的5月和11月召开两次会议。有大赛经验的组织者才有资格入选董事会。现任董事会成员包括2005～2008年的大赛总负责人，董事会的设置充分发挥了组织者的经验优势，他们负责监督和指导大赛的运行与推广。

MIT$100K顾问委员会由致力于创业教育或创业实践的MIT知名教授组成，他们为创业大赛出谋献策，其丰富的创业经验亦是创业大赛结构日益完善、影响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

MIT创业大赛的支持体系。创业大赛是一种开放的网络，不仅集结了校内资源与校友资源，也与社会形成了充分互动，利用丰富的创业经验启发和指导校园内的创业教育。

导师项目。MIT创业大赛的优势之一在于其过程性而非功利性。赛程中及时而专业的导师反馈与指导是MIT创业大赛的特色，是创业大赛发挥创业教育功能最成功的体系。导师项目于商业计划竞赛半决赛团队名单公布后启动，来自各类别的25支团队将会与一名律师导师和一名风险投资导师见面。该项目开设的目的是参赛者通过与有经验的产业专家交流，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将创意转化为完善的商业计划。

导师一般来自赞助公司的代表人、高级律师、风险投资合伙人、成功的企业家、公司的管理团队或是有相关领域经验的管理人，他们是通过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旨在根据团队需要为每个团队配备最适合的专家。从商业计划竞赛半决赛名单公布后到竞赛结束，导师将一直与团队保持联系。两个月的时间内，导师需要与团队至少会面两次，并通过邮件或电话与团队保持稳定、频繁的联系。导师帮助团队解决有关知识产权、资金获得、商业模型建立以及企业家培育方面的问题。这不仅是为了帮助团队获得竞赛奖金，导师指导的影响也很可能延续到创业大赛结束后新公司的创立与运行。

赞助或捐赠体系。MIT$100K拥有强大的风险投资、法律和产业赞助网络体系。赞助的形式有以下几种：单一项目赞助，包括电梯演讲竞赛或执行纲要竞赛单一项目赞助；有限黄金赞助，包括电梯演讲竞赛和执行纲要竞赛的双项赞助，或商业计划竞赛赞助；黄金赞助，包括电梯演讲竞赛、执行纲要竞赛和商业计划竞赛的三项赞助，并占据2～4个导师项目；白金赞助，包括电梯演讲竞赛、执行纲要竞赛和商业计划竞赛的三项赞助，并占据5～10个导师项目。除此之外，MIT$100K还通过类别赞助、实物赞助、媒体执行赞助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力量，支持创业大赛运作，扩展创业大赛影响力。

MIT创业大赛的影响。20多年以来，来自MIT所有的5个学院、27个系以及实验室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成功入围了MIT$100K。这些年来参赛者的来源分布显示，工程学院和斯隆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也有来自哈佛和其他本地学校的学生和非学生参加。但每个团队必须至少有一名MIT的学生，技术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学生组成的跨学科团队被证实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团队。这在各类课堂、实验室和所有贯穿MIT创业生态系统的项目中都是如此。大赛参赛队伍由最初的50多个上升到了2011年的260个，创下了参赛人数的纪录。大赛还利用技术替换，于2010年设立了TWITCH（Twitter技术）比赛，为了适应这一主题，2011年又引入了YouPitch视频大赛，以社会化媒体工具扩大影响力。

创业大赛的直接目标是使优胜者成功创业。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9 000人提交了2 300多份创业计划。MIT$100K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关系网络、获得的奖励，帮助许多团队实现了创业梦想，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尽管没有完整的记录数据，但2006年创业大赛的主要组织者卡琳娜·德雷斯（Karina Drees）和2010年大赛的常务负责人丹尼尔·万诺尼（Daniel Vannoni）整理了150家通过比赛成立企业的资料。其中23%的企业已经成功通过IP0或收购退出，41%的企业仍然作为私企在运营，17%的企业已倒闭，19%由于信息不足无法知道目前状态。即使我们假定这19%的企业已经全部倒闭，大赛仍有64%（或更多）的企业生存下来或被收购，成活率非常高。这些企业已得到超过1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其中5家企业另外从公开市场上获得4.54亿美元的投资。至少有31家企业已被收购，其中有13家以累计超过3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表2-6 部分MIT$100K优胜者创办企业的收购价值





注：*不包括从未来产品销售中获得的专利使用费的任何估计值。

**收购之后仍能获得非常多的专利使用费（1.5亿美元）。

这些创业的实例表明，许多成功的企业，比如SmartCells和Brontes，都是在MIT技术专利的基础上创立的。创始人高度评价了MIT创业生态系统对其创业的重要性，并且他们也多次通过这一创业大赛发掘技术商业化领域的优秀人才。数据显示，往届MIT创业大赛的投资得到了超过550倍的投资收益，每年的比赛平均获得1.5亿美元的收益，MIT的创业大赛至少创造了4 600个工作岗位。

除了经济效益，MIT$100K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发酵与扩大。1998年，MIT的学生领导并创办了年度MIT$100K全球创业者研讨会，研讨会每年在不同国家举行，向各国的学术机构讲述以学生团队为基础的创业。从那时起，在剑桥、新加坡、西班牙、澳大利亚、意大利、中国、英国、阿布扎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挪威、马德里、南非、冰岛、韩国等都举办了研讨会，吸引了大量学校代表团来学习MIT的经验。在研讨会的努力下，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许多类似MIT创业大赛的方式来鼓励创业，并且吸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这也是MIT$100K被视为“高校商业计划大赛之最”的原因。

在MIT$100K的影响下，MIT的创业尝试不断涌现。2005年，两个MIT校友创办并主持了剑桥MIT企业论坛的点燃清洁能源商业计划大赛。最初的两年，活动是在MIT校园内举行。2006年，在MIT北加州校友会和加州湾区企业论坛的赞助下，大赛成立了美国加州清洁技术公共协会。从2008年起，这几个组织合并为MIT清洁能源奖（CEP），清洁能源奖与MIT$100K密切合作，促进了麻州和美国各地的能源创业。

此外，2010年的“麻州挑战赛：全球创业竞赛和加速器”（Mass Challenge Global Startup Competition and Accelerator），也是MIT$100K的“衍生品”。创办者把MIT$100K的理念和形式运用到了这一大赛中，并以此为基础寻求波士顿政府和州长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奖金。2010年10月，16名参赛者总共赢得了100万美元。到2011年8月，111名入围者筹集外部资金9 000万美元，员工人数超过500人。2011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祝贺麻州挑战赛成为国家支持创业的协会之一，并邀请麻州挑战赛作为创始成员加入美国合作伙伴创业联盟。创办不到两年的麻州挑战赛是迄今为止由美国总统选出的加入美国合作伙伴创业联盟的最年轻的协会。

MIT产业联盟

1. MIT产业联盟的发展

1948年，MIT利用自身强大而独特的科研与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球高新技术企业专门创立了产业联盟(ILP)，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高校与产业界开展全面合作的战略联盟，负责促进MIT和高新技术企业有效开展产学研合作。最初，产业联盟是试验性的，经产业联盟技术官员的协调，企业客户在校园里与MIT专家举行非正式会谈，接受来自实验室的研究报告和科研出版物。60多年来，产业联盟在促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资助的产学研合作实践上已经比较成熟。产业联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大的技术联盟平台之一。

目前，有近200家世界顶级公司成为该产业联盟项目的合作伙伴，在这些企业会员公司中，北美占27%、亚洲占22%、欧洲占31%、日本占13%、其他占7%，包括了不同产业部门的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如英特尔、苹果、波音、福特汽车、东日本铁路、法国电器、通用电气、本田研发公司等。



图2-5 MIT产业联盟图

长期以来，产业联盟项目始终保持全球化特色，有70%的项目来自国外，从会员公司数量的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出，全球化的比例仍在增加。日本、欧洲等国家与MIT合作已有很长的历史，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越来越重视与MIT开展合作。近年来有海尔等中国公司开始成为其会员，参与合作。同时，MIT也借此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向它提供科研资助。目前，产业联盟的会员企业为MIT提供的单边研发经费和赞助费占MIT经费总额的46％。

产业联盟的技术服务实行会员注册制，入会企业年均注册费6万美元。通过这一平台，MIT研究人员与合作企业之间形成了彼此对等、相互切磋的研究伙伴关系(Peer to Peer Relationship),而非单纯的买卖关系(CustomerVendor Relationship)，这有利于深化科研合作，拓展合作渠道。产业联盟负责为会员企业和MIT研究人员安排对口洽谈和会议活动机会，提供最新的研究信息和技术动态，促进双方开展科研项目合作与合同服务，实现强强联合、互利双赢。

实践证明，MIT产业联盟发挥了显著作用。例如，1994年，著名生物技术公司Amgen与MIT达成了为期10年、总额为3 000万美元的生物技术研究合作；与跨国制药公司默克建立了5～10年制药创新战略联盟；与福特汽车公司合作解决汽车发动机设计和环境问题；与化工巨擘杜邦公司深化生物材料和生物催化剂合作；与微软公司建立加强信息技术领域的教育与研究。通过产业联盟，MIT与全球产业界科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2.MIT产业联盟的服务机制

产业联盟依托MIT强大的学术资源，精心选择具备相关专业背景、熟悉行业发展、平均具有15年产业工作经验的“产业联络官”(Industry Liaison Officer，ILO)，通过联络官将来自MIT实验室、科研、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和全球最尖端的专业知识带给会员客户。它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1）安排客户与MIT专家学者互动交流。产业联盟提供的服务中最有价值的是安排会员客户与MIT选定的专家及研究人员面对面地讨论或一对一洽谈，企业直接表达特殊需求，促进双方有效合作。产业联络官针对会员企业的需求，随时提交咨询与简报，负责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的行动方案和合理的校园活动规划。以最快的速度为企业寻找MIT最适合的专家、技术领域最新的动态，协助客户深入了解专家的研究优势、探寻企业合作管理战略、讨论人员招聘相关事宜。洽谈会一般包含半天或全天的实地考察，有时也安排在线或视频电话会议。此外，产业联络官还为企业在MIT校园内安排为期一天的企业内部研讨会。企业最多可派出20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这类定制的内部会议通常服务于规划企业战略、讨论最新研究技术、探讨合作管理方法等。

（2）邀请会员企业参加MIT系列会议及专业培训。产业联盟每年会多次邀请企业管理或技术人员来访MIT，并参加一系列会议，包括MIT研究发展年会、信息通信技术年会以及其他专业研讨会，这些会议对会员企业免费开放，它们也可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产业联盟在MIT举办的各种会议。此外，会员企业可以享受注册费折扣，享受MIT的开放培训项目、MIT斯隆管理培训项目以及专业短期培训课程的15％费用折扣。

（3）充当协调中枢及项目催化剂的角色。会员企业与MIT专家的会谈经常促成双方或多方开展科研合作、企业直接资助科研项目，企业与MIT的互动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常常涉及跨领域团队合作。产业联盟负责引导企业与特定研究领域的核心专家达成共识，辅助建立项目团队，协助筛选和购买专利发明。

（4）提供MIT的科研信息资源服务。产业联盟的内部网站，包括在线数据库，仅对会员开放。会员可获取MIT专业信息、科研项目及其研究人员的相关数据，产业联盟会以摘要及专家个人网站链接的方式提供给会员企业。加入会员是企业寻找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了解科研项目及科员人员、获取影响企业发展最前沿技术的有效途径。会员企业还可以在网站上获得产业联盟的相关论文、摘要和其他电子文献等视频档案资料。产业联盟还为会员企业提供大量MIT院系、实验室、研究中心出版的文献资料。会员企业若需要MIT图书馆中MIT拥有版权的出版物副本，可享受10％的费用折扣。会员企业购买MIT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可享受20％的折扣。会员企业还可自由使用MIT图书馆资源，并通过MIT馆际互借计划查阅资料。

3. MIT产业联盟在中国的发展

MIT产业联盟在中国旨在帮助中国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同时为中国创新领军科技园区设计VIP会员包，共同探索中美乃至全球产学研创新机制模式的建设。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初MIT服务于日本制造业转型后，第二次全面、主动地推动区域整体战略合作。

2010年，海尔与MIT正式签约，成为大陆第一家战略合作企业。随即华为、三一、国电、重庆力帆等相继成为MIT的产业联盟会员。目前，共有17家中国大陆公司加入了MIT的产业联盟。而且，MIT通过技术交流、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咨询服务，这将有助于中国高科技产业实现技术进步、产业转型与升级。

表2-7 中国大陆加入MIT产业联盟的机构



资料来源：http://ilp.mit.edu/。

目前，MIT通过产业联盟不断扩展产学研的合作机制，为高校和实业界提供广阔的平台和完善的专业服务，并且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MIT通过产业联盟全面整合科研与人才资源，提高了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利于产学研合作资源的集聚。通过这一平台，企业不断跟踪和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前沿科技成果、新兴实用技术资源，实现新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高校和老师更加了解和熟悉企业在市场行为中的科研需求；最终，二者形成良性互动，促进科研成果市场化和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MIT创新创业机制的特质

每一个MIT人似乎都有一种创新创业基因，学生、教师和校友忠实地遵循其“知行合一”的校训，将所拥有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MIT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此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鼓励创意创新到技术转让、从创业教育到扶持创业等都有相应的支持机制。尽管许多高校一直在模仿MIT的创新创业机制，但很少有模仿者能够超越MIT。究其原因，是MIT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这些机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衔接与融合的，作为一个有机、开放的整体为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首先，学科交叉是创业生态系统的构成基础，保证了团队成员的联系和互动，提高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对MIT创业系统的研究发现，工程学院和斯隆管理学院是整个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推动者，但是并没有成为系统的核心而是处于外围（幕后推动者）。相反，创业中心、产品开发创新中心、莱梅尔逊项目和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等相对独立的、和多个学院联合形成的组织则发挥着关键作用。跨学科组织符合“技术和商业知识密切相关联”的创业需要。跨学科组织特征实际上也是MIT的一个重要传统。“二战”期间的军事研究中，各学科的理论家和工程师被集合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使命，这改变了战后MIT的组织结构和教育政策。而且，这一特质已经深入到了MIT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在上面俱乐部的介绍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小组几乎都由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每一位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专长。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MIT学术开放与自由的传统。但这种跨学科组织的特征并不像有些大学的“花架子”，MIT是从根本上打通了教学、研究和创业的通道。

其次，众多的资源整合平台是形成创业生态系统的关键。MIT创业俱乐部、创业中心等都是促进创新创业的组织平台。这些正式或准正式的组织不仅可以将来自管理、工程和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授、学生和校友联系在一起，还能将学校与产业界的管理层、创业者和风险资本等建立起正式的联系；没有它们，创业生态系统只能是一盘散沙，而无法组成生态体系，形成良性循环。显然，跨学科的组织传统非常有利于这类组织的形成、运作和发展。这些平台往往能集聚人才、激发创新、整合资源，为创业主体之间的对接牵线搭桥。

最后，聚焦于“创新创业”，使生态系统有了凝聚力，秉承了MIT“知行合一”的校训。对MIT创业生态系统的剖析也表明，从创新思想形成，到创新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再到知识产权的取得和技术授权，直至新企业的成立，这条技术创业的价值链是创业生态系统的脊柱，它将方方面面连接在一起；聚焦于“创新”的创业，构建了MIT创业生态系统的自然边界，指明了各系统成员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合力的形成，科技顶天、创业立地的MIT精神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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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响创业创新模式的主要因素

内部因素

富有智慧的MIT人、知行合一的精神、创新创业的文化以及由此赢得的声誉构成MIT创新创业模式的内核。

一流的科研队伍与创意无限的学生

开创性科学研究孕育了源源不断的创业机会

专职科研队伍与学生是MIT创新创业的基础，他们引领着科学研究前沿，是MIT创新创业的源泉。MIT的科研团队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确保稳定增长（见表3-1）。科研人员的开创性成果孕育了创业浪潮。

从MIT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以科研为主的教师”岗位增长最快，这些教师大多是由在科技创新、创业等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实业家组成，与学校的专职教师不同，他们被称为“Professor of Practice”(简称“PoP”)。从实业领域再次走向课堂的他们将自身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带给学生，激励和帮助学生实践真知。这种有别于传统结构化理论教育的方式，是MIT注重实践的特色。比如，MIT的第一个PoP是莫里斯·霍姆斯（Maurice Holmes）,他于1998年来到MIT，之前曾在施乐公司长期从事工程和管理工作。2000年，西门子集团的一位前任高管格哈德·舒麦尔（Gerhard Schulmeyer）加入MIT，成为斯隆管理学院的一位PoP。

表3-1 2004～2013年MIT人力资源结构





资料来源：http://web.mit.edu/ir/pop/faculty_staff.html。

表3-2显示的MIT的部分科研成果中，既有开创新理论的科研成果，也有与实践紧密联系的成果。大多数成果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培养了一批创业者。这些科研成果不仅为本校的创新创业打下基础，对整个社会的创业也产生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表3-2 MIT科研人员的代表性成果



















资料来源：http://web.mit.edu/ir/highlights/research.html。

案例3-1 MIT与3D打印技术

目前，3D打印技术正风靡全球，3D打印既降低了制造费用，缩短了加工周期，又制造出复杂产品，并实现了设计制造一体化。凭着这些优点，3D打印技术无疑将颠覆流水线式的工业生产，满足未来生产灵活多样且小众消费的需求。美国《时代》周刊将3D打印列为“美国十大增长最快的工业”，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认为它将“与其他数字化生产模式一起推动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各国也热捧这一技术，纷纷将其作为振兴制造业的契机。实际上，3D打印技术与MIT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MIT在这一技术的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0世纪80年代中期3D打印技术的雏形已经出来，但没有被商业化。直到1993年，MIT的教授伊曼纽尔·萨克斯等发明了3D打印技术并申请了专利，利用金属、陶瓷等粉末，通过黏结剂一起成型。这种技术的优点在于制作速度快，价格低廉，但成品的强度较低。1995年，MIT创造了“三维打印”一词，当时的毕业生吉姆·布雷特和蒂姆·安德森修改了喷墨打印机方案，变为把约束溶剂挤压到粉末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把墨水挤压到纸张上的方案。同一年，Z Corporation获得MIT的许可，利用技术专利生产3D打印机。从那时起，Z Corporation就占据了3D打印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近几年，MIT媒体实验室专门成立了FormLabs研究团队来研究并改进3D打印技术，志在创造一个方便使用的系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高品质。2012年，他们研制出了3D打印机的原型——Form 1，并在市场上获得近300万美元的融资。在3D打印技术领域，MIT不断有新的创新出现，如2012年两位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开发出一种可装在一个公文包内的便捷式

3D打印机。最近MIT媒体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们正在从桑蚕身上寻找答案，通过模仿蚕编织蚕茧的方式来3D打印一个小亭子，目的是打破现有加层制造技术在建造规模方面的限制。

从3D打印技术的理论贡献到整个技术的产业化方面，MIT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MIT在引领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

创意无限的学生与天马行空的创意

MIT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这也是外界对MIT学生的一致评价。这些学生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意甚至是惊世之作。学生通常会将创意用在恶作剧上。其实，MIT诞生的很多重要发明成果，是源于一个搞笑的作品。

1994年的一天，晨练的人们突然发现，光滑的主楼穹顶上有一辆警车。消息迅速在MIT和剑桥市传开，记者们云集而至，数家直升机盘旋在主楼穹顶进行直播。原来，学生们不是真把汽车吊上了主楼楼顶，而是将一辆警车的外壳卸下并分解，然后用木头做成汽车的内部框架。将这些部件搬运至楼顶，并在黎明前完成所有的组装工作。

这是一个充满科学、智慧和动手能力的恶作剧，因为学生们不仅需要精确计算每个模块的体积，还要设想出最便捷的安装方式，才能让整个工作在天亮前完工。

后来，MIT的学生们把一串木制小车连接成的“火车”，从一座宿舍楼的楼顶直接飞射了下来，停在半空。这个恶作剧，需要的功夫也不一般，除了“火车”组装外，还要计算各种角度和运行速度，不能让火车失控造成危险，或者摔落一地。

在这些看似轻松的科技恶作剧背后，隐藏了学生们的智慧和想象力，还改变了人们对科学的刻板印象，带给人们“科学是有趣的”理念。

有趣的创意每年都在MIT发生着，而学校也对这些科学恶作剧持包容甚至鼓励的态度。只要不是太过分，最后校长都会出面摆平。一天，校长早上上班找不到办公室的门了，因为学生们把门伪装后刷成了一面墙，最后他也只是笑笑作罢。MIT甚至有专门的博物馆收藏学生恶作剧的道具，还出了精美的画册。曾任MIT校长的保罗·格雷说：“MIT的精神、创造力和细心，不仅体现在学术上，也体现在创新创业的项目中。而轻松和幽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创意和勇于创新的人才的积聚还与独特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MIT的许多课程都注重启发性，特别注重创意的产生。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研讨性、实践性、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研讨课是培养学生独立性和创新性思维的重要方式。在研讨课中，学生可以提出与教师不同的见解，并得到鼓励。因此，在MIT当老师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学生经常会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同时，学校也将学生参加研讨课的学习作为评分的一个重要标准。为了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的创新人才，MIT从课堂讨论、课程设计和实验课程，到特殊问题研究、研究项目训练等，都主张教学计划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计划中，学生的设计课程、实验课程、研究论文等都必须与实践联系。

MIT有强大的教学系统、更强大的科研系统，两者之间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和经费渠道，但却能够相互助长。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学术组织界限，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广泛的跨系、跨学科教育与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创新与学校的发展。这类学术组织集中了大量的以研究工作为主的科学家，他们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通力合作、联合攻关，从事着世界级水准的研究工作。这无疑是训练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理想场所和途径，MIT聪明绝顶的学生正是在这样的教学科研体系中不断发挥潜能，在创新与创业上一直走在前列。

独特的创新创业文化

虽然，MIT的创新创业一直是其他高校模仿的对象，但其深入骨髓的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创新创业精神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得来的。而且，这一特质往往是潜移默化、一脉相承的，MIT的整个创业生态系统都在为这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全面的支持。

MIT的创新创业文化离不开美国文化的特征：鼓励冒险，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对公益事业的热衷，对民主、自由精神的追求，对多样性文化的宽容和整合，这种特征深深影响到MIT。

创校之初，罗杰斯校长坚持一种与企业相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全新的技术大学理念。经过此后几届校长的努力，MIT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成功创业传奇，深刻影响着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的方式，最终成为一种开放、创新的组织传奇。对此，MIT的前任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指出，这种文化“是MIT的特征，并且是通向未来的钥匙。MIT强烈的创造力、激情、热情和活力激励着创业理念、创新精神和探索的动力”。

历史的传承随着时间的沉淀共同创造出MIT独特的创新创业文化。爱德华·罗伯茨教授在对MIT创业校友的调查访问中，问到他们在MIT的岁月是否对创业起作用，以及如何作用时，所有受访者都认为MIT鼓励他们成为敢于冒险的人。很多校友也表示MIT鼓舞了他们的创业活动，同时也扩大了他们的社交圈，提高了他们的声誉，训练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这些对于创办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同时，MIT为学生尝试创业提供了许多导师和更多的机会，让学生接触前沿的科技和新观念，在这样的氛围下，MIT的学生也很乐于将新想法付诸实践，在新科技的创业方面也更有优势。也正是如此，MIT成了创业者的摇篮，吸引着有创业意愿的优秀人才，最终形成了创新创业生态循环。

泰瑞达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阿贝洛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MIT斯隆管理学院教书。阿马尔·博斯是Bose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样在MIT教音响课程，其退休之后依然乐此不疲。企业家在MIT教书是MIT独特的风景线，往往也能为学生树立很好的榜样。MIT有时更像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厂”，这里有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有关于创新创业的良好软硬件设施，许多校友坦言MIT教会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感觉学到的是“真实的、有用的”课程与经验。

此外，对创业失败的宽容也是MIT创业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失败被认为是对成功的一种尝试与经验积累。MIT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也有许多失败或者中途受阻的案例。但这些在MIT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创业者遇到发展的瓶颈，脱身并投入新的创业的例子有很多。在MIT的创新创业文化中，创业的尝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与积累，“建设性失败”的创业对其他创业者来说可能更具启发意义，更能促使其进行有效的探索。“试错”对于创业来说有时候是一种宝贵的财富，能使后来者节约大量的成本，获取创业的灵感，如果不能包容失败，真正的创新也就不可能实现。

MIT的创新创业文化犹如人的基因遗传与进化一样，其内在的独特性，以及与自身系统的契合度往往难以被完全复制。这一文化特质经过一代代MIT人的优化与传承，已经被刻上了MIT的符号，成为MIT创新创业的灵魂。

MIT的声誉和校友资源

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成效，为MIT人的创业做了很好的信誉背书，使得其在资金支持和资源获取方面赢得了优势。

庞大的校友网络，对MIT人在创业阶段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罗伯茨教授的调查报告显示，有85%的校友企业家都在其供应商和顾客口中有更高的信用评价，有51%的校友认为与MIT的联系让他们更易获得资金。这是MIT创新创业社会影响力的表现。

爱德华·罗伯茨曾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列举了张朝阳的创业案例，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张朝阳继续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而不是去MIT，搜狐是否能够产生？张朝阳是清华本科毕业生，同一个人，同样的智慧，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成绩，为什么到MIT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对此，他的看法是，张朝阳在MIT获得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转向，即对能力、机会等问题的准确理解。另外，在创业的过程中，爱德华·罗伯茨以及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利用自身资源提供的初始融资，为张朝阳的成功创业提供了很大帮助。

调查报告显示，MIT的创业网络也被认为是校友创业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见表3-3）。可以这样理解，教育、培训为MIT创新创业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声誉和校友资源在创办企业所需资金、关系资源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表3-3 影响MIT校友创办公司的学校主要因素（%）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 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实际上，在关键时期，MIT校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失去了州政府的资助，MIT陷入了财政困境，此时的选择是要么接受与哈佛合并，成为哈佛的工程学院，要么找到其他财力支持。建成多科性工科学院的理想已经在MIT扎根，从1870～1920年，哈佛大学先后多次提出议案，将MIT变成自己的工程学院，但却遭到MIT人的反对和抵制，因为他们认为哈佛传统的文科导向会不可避免地将工程学科置于次要地位。在重新筹款的过程中，MIT的寻找对象从波士顿的金融界转到了校友身上。当时，很多校友已经跻身于柯达、杜邦等大公司的高层。柯达公司的创立者乔治·伊斯曼高度认可MIT校友为他的公司所做的贡献，并成为MIT重要的匿名捐赠者。他提供了MIT所需800万美元资金的一半。加上其他校友的捐赠，MIT筹集的资金超过其实际需求额度，使学校发展步入了正常轨道，正因为如此，MIT更加坚定了与企业合作的办学路线与思想。MIT认为，与工业界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仅能为其带来一定的资金资助与支持，而且能保持其创新与创业的活力。

教职员工和科学研究对创办新企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内部关系网，尤其是学生之间的关系网，对创业的影响更加明显（表3-4）。MIT的经费很多来自于校友捐赠，前文提到的有关创新的多个奖项都是由校友出资设立，成为MIT创新的经济基础。同时，校友之间的创业合作也越来越频繁，这种合作不仅仅体现在不同专业背景的在校生之间的合作上，也体现在毕业的校友之间以及与在校生的合作上。现在，MIT在世界各地均有校友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传授创业经验，推介新技术，寻求合作等，对MIT的创新创业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与放大效应。

表3-4 MIT的不同因素对创办公司的重要性（%）



资料来源：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an Updated Report. By Edward B. Roberts and Charles E. Eesley。

注：上述不同的因素可复选，因此每列相加并不为100%。

外部因素

国家与社会的需求

政府对科技的需求是MIT创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的兴旺、社会的繁荣与工业发展息息相关，它们取决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有赖于科学革命。MIT的创建就是基于国家的需要，它要求学生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勇于承担起维护国家的重任，运用所学去奉献和报效国家。战争时期，MIT的学科发展、创新创业与战争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战争期间MIT积极响应政府的军事需求

“一战”期间，美国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17年2月时任校长理查德·麦克劳林（Richard Maclaurin）致电美国国防部，表示乐于报效祖国，并将全力以赴支持打赢这场战争。MIT随即开始培训军事飞行员、航空工程师、无线电工程师和开办其他相关专业。校长亲自出任在MIT成立的军官训练团教导主任，在大学生中培训军官。与此同时，MIT大力开展与战争有关的科研工作。据统计，“一战”期间，MIT有近5 000名学生和校友在军队中供职或服役，其中半数是军官。至少2 300人在政府部门任文职官员。MIT对战争所带来的机遇有着超常的敏感性。MIT作为“一战”中最积极活跃的高校代表，为日后与军方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战”期间，MIT承担了更多的军工研发任务。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就签署命令成立国防科研委员会，由MIT校长康普顿任委员会主任,负责解决监测问题，完善雷达设施。委员会决定把雷达实验室建在MIT。在全盛时期，雷达实验室占地15英亩，工作人员达4 000人之多，其中包括全国五分之一的一流物理学家(其中4位后来获诺贝尔奖)。在雷达实验室建成之后，MIT还建立了多个为战争服务的其他军工实验室。据MIT统计，在军队中服役的校友人数为8 776人，将近当时在世校友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包括98位陆军将军和52位海军上将。由此，MIT还获得了“战争学院”的称号。这不是说MIT热衷于战争，而是说一旦国家有需要，它将义不容辞地冲在第一线，为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而战斗。这种积极参与国家事业、重视国家责任、造就社会领袖人才的教育理念，影响了MIT的发展和教育改革。

冷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就苏联干扰“美国之音”一事，委托MIT在1950年年内完成一项“特洛伊”研究计划。1951年MIT组建了国际研究中心，1965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这个系的不少研究工作与美国国家重大的决策密切相关。1972年，为寻求解决震撼世界能源危机的新途径，MIT建立了能源实验室，65位教授和许多研究生参与了研究工作。

和平年代积极对接科技发展与社会需求

冷战结束后，MIT仍在继续履行它的国家使命。仅1999年,与美国政府在国防和能源方面的合作项目就有20多个。近年来，MIT建立了大量的实验室和研发中心，如21世纪能源中心、燃料电池实验室、航空系统实验室、空气压缩设计实验室等，担负起服务于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任。

战争期间以科技服务国家的“遗产”为MIT的科研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战”充分显示了科技是一个国家生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让科学家从实验室走到了现实社会中。战后，MIT的科学家开始利用其科研能力开发产品、创办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需求，改变着经济和行业结构。

战时的技术积累，不仅使MIT拥有了最好的研发中心，还加强了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技术人员和政府之间、高校和行业之间的联系，推动MIT的科技创新取得更大的成就。

例如，MIT随动系统实验室（MIT Servomechanisms Lab）在战时为自动化控制系统做出了许多贡献。在战争接近尾声时研发了旋风电脑，制造了数控机床，也为MIT林肯实验室在1951年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战后，随动系统实验室变成了电子系统实验室，如今也仍旧是MIT的信息和决策系统实验室。

林肯实验室最初主要是研究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空中防御系统（SAGE），以此来应对苏联的威胁。为了处理空中防御系统使用后的后续制造和运行，MIT在林肯实验室中分出一个团队建立了非营利组织MITRE公司来资助空中防御系统的后续研究，同时也为政府提供系统分析服务。林肯实验室则将实验重点放在计算机、通信、雷达和相关的国防科技上。

MIT仪器实验室（MIT Instrumentation Lab）是在战时由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Charles Stark Draper）教授领导的研究枪炮瞄准器的实验室。德雷珀一生都在MIT工作，战后一直致力于飞行器巡航系统、潜艇和导弹系统的研究。他最为重要的成就是成功研发了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天体导航系统。德雷珀将实验室的这些努力定位为“从最初的构想、理论分析、工程应用，到正式投产、小规模生产监控，最后实际应用。当这些重要因素都满足的时候，个人的满足感最高”。实际上，这也是MIT的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契合的典型案例。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MIT一直处于科学前沿，不管是信息技术革命，还是新能源革命，MIT在技术创新以及创业实践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外部需求是创新创业重要的条件，但MIT的积极响应也是重要的因素。在社会需求多样化、定制化的趋势下，MIT的创新创业更是引领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如前面提到的电子墨水技术、第六感技术、3D打印技术等，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

MIT地处充满创业气息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地区，科技创业公司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着丰富的创业资源，风险资金、顶尖人才、高科技公司在此汇聚，为MIT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良好的地理环境

MIT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属大波士顿地区。1916年MIT从波士顿市区搬迁至剑桥，使剑桥确立了美国大学密集区的地位。目前，剑桥已经成为波士顿地区的中央智力区。MIT所处的Kendall广场是剑桥的研发运作中心，也是大波士顿的市级创新中心，经过30年的建设，范围不断扩大，拥有剑桥中心、技术广场、剑桥研究园等研发地。其中，Kendall广场中的大部分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的企业脱胎于MIT。

剑桥市乃至整个大波士顿地区的整体商业环境与氛围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MIT的创新创业发展如鱼得水，特别是随着整个波士顿地区的产业向高新技术转型，MIT的创新创业起到了引领和推动的作用。



图3-1 MIT所处的区域空间

丰富的智力资源

MIT所处的马萨诸塞州人口只占全美总人口的2.5%左右，但是该州的四年制大学学院数目却占了全国总数目的4.5%。8个波士顿地区的学术机构（MIT、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学院、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布兰戴斯大学、东北大学、塔芙茨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聚集于此，成为当地“经济成长的动力源泉”，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学子。创新创业所需的技术、管理、销售等人力资源都比较丰富。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训练有素的技术转移专业人士、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企业管理人员和投资者在波士顿都能找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剑桥涌现出了一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而其中高校的科研力量和资源成为重要的创新源头。据统计，电子信息行业中，MIT校友在本地创办的上千家企业占据了大波士顿全行业的60%。而这种强大的创新活力，吸引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作为波士顿的传统支柱产业，金融业每年提供18万个就业岗位，通过服务于创新活动而加快了自身发展。大波士顿商会在2015年愿景中明确提出，要基于本地区世界级的大学、领先的企业和产业来构造技术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知名的金融创新枢纽，成为金融界的“全球人才和创新中心”。

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的集聚区

高科技企业扎堆波士顿，为MIT的创新创业创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譬如，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布里格姆妇科医院、波士顿大学，形成了生物产业集群。该集聚区拥有480多家公司，占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总数的近20%，提供了近5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从小型创业公司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公司已有12～15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是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快速增长期，这种增长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

波士顿是全球最重要的科技产业城市、美国主要的高科技创新中心，在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术研究和发展创新中数一数二，并且一度创造了“128公路的奇迹”。成熟的创新与创业环境，对MIT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金融中心，集聚了大量的风险投资机构，拥有专门从事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公司以及专门投向初创科技企业的天使投资人，还有数十个天使投资联盟，为MIT的创新创业提供了便利的融资环境。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整个波士顿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速度都处于领先地位。马萨诸塞州的高科技集群的成长，吸引了多家风投基金开设办事处，也催生了许多新的风投基金。风险资金的一部分投入到大学，合作研发新的技术成果，挖掘大学科研潜力，助推新的技术转移活动，这也让MIT受益颇丰。

技术转让制度：《贝多法案》的影响

1980年美国颁布《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又译拜杜法案)，联邦政府将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而是从技术转移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法案旨在通过赋予大学和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鼓励大学展开学术研究并积极转移专利技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创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形成了美国“硅谷”、“128公路”等一批以高校智力资源为依托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同时催生了如MIT等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

这一法案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为“美国国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开创了美国技术和资本进行合作的新境界。在过去的30多年内，美国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专利申请和授予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

《贝多法案》的立法背景

鉴于科技在“二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加大科学研究的投入。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旨在资助不能直接用于商业目的的基础科学研究。其中对大学的基础科技投入从1960年的40多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80多亿美元。大量的科技投入使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在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发现大量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带来高科技工业的发展，美国的科研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明显减弱。此时，日本和欧洲的产业技术取得长足进步,“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替代“美国制造”成为普通美国人的首选。

科学研究与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的体制障碍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以大学为主的基础科学研究部门没有进行成果转化的动力，因为根据联邦法律，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其所有权由联邦政府拥有；另一方面，由于联邦政府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法律非常复杂，产业部门也难以利用由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其结果是，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拥有2.8万个由政府资助而产生的专利，通过专利使用许可而用于生产的数量仅占5%。而作为重要科研力量的美国高校在1980年以前每年获得的专利从未超过250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学校则更少。

极低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导致了大量科研成果的浪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美国公众逐渐认识到，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政府应当在产业开发和利用新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为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专利权制定统一的技术转让制度势在必行。从1980年到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法案以促使科研成果商业化，其核心法案是《专利与商标法修正案》（由于该项法案由参议员伯奇·贝赫和罗伯特·多尔牵头提议，所以又称《贝多法案》）。

《贝多法案》的核心是将以政府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营利性机构与企业界合作转化这些科研成果，以促使发明技术的应用。该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1）规定联邦政府资助下产生的大学发明，其所有权可以归大学，前提是大学要承担起专利申请和将专利许可授权给企业界的义务；（2）允许大学进行独占性专利许可；（3）规定发明人应分享专利许可收入，但未规定发明人具体应得份额；（4）规定大学应将技术转移所得、全部专利许可所得返还到教学和研究中去；（5）规定联邦政府留有“介入权”，即大学如果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使某项发明商业化，联邦政府将保留决定该项发明由谁来继续商业化的权利，但政府的干预权限仅此而已。

法案对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知识产权管理和技术转移活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MIT作为以技术创新见长的大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其专利申请与技术转让活动发展迅速，近年来年均专利申请数超过300项，授权专利数接近200项。

《贝多法案》对大学的深远影响：学术研究专利化

《贝多法案》是美国专利法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彻底解决了政府资助发明的归属权问题，对资助大学研究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在1980年以前，由于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美国大学申请专利的积极性并不高，获得专利极少；加之技术转移机制的弊端，导致企业并不热衷于研究成果的转化，所以学术研究专利化尚不明显。当《贝多法案》通过后，这种局面得到了迅速的改变。大学专利授予数从1980年的246件增加到2000年的3 109件。借着政府资助，大学陆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获得专利权，如转基因技术、污染控制、教育技术、疾病诊断和治疗。

美国的各大学、医院、国家实验室及其他非营利机构变成了科技创新的温床，富于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们立刻带着发明成果纷纷成立自己的公司。自1980年以来，来自美国大学申请的专利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见表3-5、表3-6）。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休·科尔曼博士指出：“很多人常常混淆我们为什么热衷于技术商业化、培育新公司、促进达成更多的专利和许可协议。这不是关于未来产生收入的一种承诺。是的，它并非关于金钱，技术转让必须围绕着我们的核心使命：分享观点、分享创新，从而增进社会财富。”

所以在大学看来，《贝多法案》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学术研究，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专利化，这种模式也提高了大学或者个人的收入，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富的增长。在《贝多法案》实施后，MIT设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专利技术许可也成为了MIT技术转移的主要模式。

表3-5 1969～2008年授予美国大学的专利



表3-6 获得专利排名靠前的美国大学



金融制度对MIT创新创业的影响

大学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政府的拨付、政府学术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和其他收入，例如私人机构和校友的捐款、学生缴纳的学费、独有专利发明和知识产权等。

作为创新创业型大学，MIT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亨利·埃兹科维茨从“三螺旋”的视角研究美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认为创业型大学是“经常得到政府政策鼓励的大学，其成员对从知识中获利的兴趣日益增强，使得大学在实质上更接近于公司”。由于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MIT曾从国防部、能源部、健康和人力服务部、宇航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联邦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资助（见表3-7）。这些资助为MIT的科研提供了经济基础，为MIT服务社会、创业实践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表3-7 2008～2013财年MIT的科研经费来源构成（千美元）





资料来源：2013财年MIT财务报告。

来自产业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捐赠是MIT创新创业的又一资金来源。正如前面提到的，产业界中的许多大企业为MIT的研究提供资助，让MIT为其解决实际的问题，MIT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的水平，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由此形成了产学研的良性循环。另外，校友捐赠、风险资本等也在MIT创新创业的金融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图3-2 MIT科研经费的来源构成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与中国的对比和启发

实际上，MIT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二者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清朝。1876年，清政府把最早的一批留学生送到MIT，让他们学习数学、采矿、化学和机械工程。从此之后，MIT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延续至今，有近140年的历史。MIT的中国留学生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等。今天，中国留学生在MIT的留学生中占比最多，MIT在中国开展的各种活动也日益丰富，“创新创业”相关的论坛、培训等活动便在其中。以原创性创新为依托的MIT创业模式将引发中国创新创业的深刻思考，并将为其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为什么需要创新创业？

虽然在创新创业方面不及美国，但是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造了增长奇迹，解决了温饱问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将来还有可能超过美国。所以，有些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定需要创新创业？”“创新创业的意义在哪里？”

基于2003年的研究报告，中国仅有大约30%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全要素生产率（阿尔文·扬，2003），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30%，而60%的增长来源于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的“转移效应”（方海,卡伦·埃格尔斯顿等,2012）。而同时期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为100%。但随着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数量逐渐减少，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和资本投入（占GDP的50%）边际回报率的递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很难持续，除非技术进步在未来的增长中做出更大贡献。所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期里，“引进和模仿”是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手段。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可以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逐渐培养和发展了家电、汽车、石化、电子、能源、装备等产业。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地引进和模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使这些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但还称不上“从弱到强”，因为目前这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仍有赖于技术引进，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引进和模仿”加速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在短短的30多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用上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之路。

持续快速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在不知不觉中站在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前端。继续“引进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端科学领域和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领域，大门都不可能敞开。21世纪，中国的道路在哪里？是等待国外创新出新的科技后，把淘汰的技术高价买来？还是自己去探索和创新？任何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后者！然而选择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自主创新比“买技术”的风险和难度都要高得多。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都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奋起直追，中国以极其高昂的代价在迎头赶上。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中国已经基本上与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如果继续选择以“模仿”或“买技术”的方式获取未来的发展，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仍然会处于“追随者”的从属地位。所以，自主创新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唯一选择和必要手段。

伴随着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益紧缺和劳动力成本陡然提升，中国企业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巨大压力。创新和创业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最核心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瓶颈在于创新不够，创新的组织程度不够，创新的能力不够。为什么美国的创新总是跑在前面，创业也能跑在前面，老的企业不行了，柯达倒闭了，但Facebook（脸谱网）上来了，谷歌上来了，原因是美国的创新创业做得非常好。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危机中救助即将死去的企业，而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创新创业的领域，以确保市场上能够生长出更加有生命力的企业，替换老的企业。道理很简单，就像中国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大多数纺织企业都要退出市场一样，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所以，政府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解救它们，而是如何培育新型重工业。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是这样做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会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出现，当然也会有很多产业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过程中，创造一个适宜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是关键。

中国创新创业的差距在哪里？

正如在前面章节中介绍的那样，创新创业是一个生态体系，它涉及从政府、企业到高校等多个层面，也涉及从文化、制度、政策、组织和行为的多个方面。下面，分别从高校、企业和政府的三个层面逐一对比，看看中国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在MIT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中，政府、高校和企业各有侧重和分工，又相互影响和制衡。体制上看，美国实行的是“科学共和”（达斯古普塔、戴维,1994）,中国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在美国的基础创新体制中，高校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实施的是一种学术自由、学院自治、开放体系（比如数据共享）、合作研究和同行评审制度。中国的科学创新制度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主导”，即政府主导着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政府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政府还进行教育的运营控制，比如教育部监督博士认证以及控制数据和信息等。

目前，在中国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企业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环节分别由不同的参与主体承担。其中在最为基础的科学创新环节，承担的主体是政府和高校；而在技术创新的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等下游环节，企业才是主体。

在阐明此问题之前，需要了解一下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参与其中，共同推进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的过程，分为基础创新、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三个阶段。基础创新一般来自科学领域的重大发明和突破；工艺创新是在基础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对基础创新的产品进行批量化生产，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外围创新是在工艺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对产品本身的性质、颜色、功能等进行改进。实际上，这三类创新在一个国家中由不同的组织来承担：政府资助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基础创新的主体，以企业为主体的营利机构是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的主体。

高校科研具有政府导向特征，学术自由和自治需要提升

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既是西方大学的悠久传统，也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理念。学术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而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创新的过程，它必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不受外界干扰和强制的环境中进行，而且要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与争鸣。对真理的追求与探索，必须以自由为基础，学术自由是探索真理的根本保证。

大学自治源于中世纪的学者行会，因为高深学问是一种超出一般的、具有复杂性的系统性知识，一般人无法认识它、了解它。因此，只有学者专家才能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并且，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所以，大学自治的核心是维护学者探究高深学问和忠实于真理，并为其创造条件和氛围。

高校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完善

近年来，中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相关的创业课程，还有全国高校层面的“大学生创业大赛”，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参与其中。

中国大学创新创业的两个案例

目前尚未发现有针对中国大学生创业方面的统计数据。为了清晰地阐明中国大学和MIT之间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差距，本书特别选取了中国一所大学的两个创新创业的失败案例，通过深入分析，来挖掘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案例4-1 视美乐

诞生在学生宿舍里的发明。1999年初，清华大学学生邱虹云在自己的宿舍里发明了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澳视单片投影机的雏形)。

组建创业团队。1999年4月，自动化专业学生王科在清华第十七届“挑战杯”发明赛上，发现了邱虹云的发明。王科说服了邱虹云，并找来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在校MBA徐中，三人相约一起创业。

注册视美乐公司。1999年5月，王科用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以及向家人、朋友东挪西借来的钱凑够50万元，在徐中的护送下来到工商局，注册了名为视美乐的公司，并在一间从清华经管学院借来的小房间里开始了不寻常的创业过程。视美乐成为中国第一家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高科技公司。

一期融资——用于科技成果的开发、测试和产品转化。日渐成熟的技术广泛吸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1999年7月，在清华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福祥的帮助下，视美乐成功地吸引了上海第一百货的风险投资（其中一期250万元，二期5 000万元），用于投影电视的中试和生产。经过努力攻关，视美乐成功地完成了中试，并在2000年3月获得生产许可证，视美乐的核心产品可以进入规模化的生产阶段。

但是，上海一百却发现产业化不像此前想象的那样简单，该产品的技术很复杂，国内尚无有能力接受加工的工厂，经双方再次协商，视美乐决定引入经验丰富的家电厂家，上海一百则取消原计划中的二期投资。二期融资——实业资本注入从事产品的量化生产和市场推广。在获知视美乐要寻找大型家电企业作为合作伙伴的信息后，一直对视美乐项目有着浓厚兴趣的澳柯玛集团立即跟进。2000年4月25日，视美乐公司与青岛澳柯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组建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 000万元，双方各占50%的股份。原视美乐公司的主要技术人员全部进入澳视公司。

经营理念不合，创业者退出。2002年起，三位创始人开始逐渐退出视美乐的经营。2007年，青岛澳柯玛集团控股澳视70%的股份，三位视美乐创始人只作为小股东存在，相继退出了公司管理层。对于过去的创业经历以及后来的退出，这些曾经的创业大学生都不愿意再谈。而随着澳柯玛侵占上市公司资金案发的伤筋动骨，视美乐也从此一蹶不振。

案例4-2 易得方舟

易得方舟的雏形，FanSo的由来。1998年，20岁的刘颖，在清华大学宿舍楼的活动室里，开通了个人网站“化云坊”。6个月之后，“化云坊”便成为教育网内最大的个人网站之一。接着，鲁军、童之磊、马云、陈曦和刘颖5少年在宿舍的仓库里把化云坊个人网站演绎成易得方舟公司。之所以取名为“FanSo”，是因为来自这样一句话，“We are Fans, so we do it”，类似于电脑时代的产物，最初他们只是个人的乐趣，然后才变成狂热的创业冲动。

组建团队，休学创业。1999年5月，“化云坊”的刘颖及其团队，以及童之磊，形成了易得方舟的团队雏形，易得方舟的产品理念也得到了初步完善。在接下来的“清华大学第二届学生创业大赛”中，清华首批学生创业团队诞生了，而易得方舟便是其中之一。1999年7月，清华大学正式批准鲁军、刘颖停学创业的申请。

邂逅“资本”注资，推出“CampusAge”业务。1999年8月，易得方舟的第一笔私人投资到位。随后，公司快速膨胀，从一个不到10人的创业团队膨胀成拥有60多名员工的商业公司；同年8月，清华创业园开园，易得方舟成了入驻的11家学生公司之一；2000年4月14日，易得方舟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推出其“CampusAge中国高校电子校园解决方案”，赢得社会各界的助威。

成立中文在线，推行“股权换版权”。2000年5月，易得方舟成立中文在线，以“股权换版权”的方式，获得了巴金、余秋雨等一大批优秀作家的网上版权，总裁童之磊和他的同伴们被作家丛维熙称为“来自天堂的文学天使”。易得方舟鼎盛时网站的日页面浏览量突破300万，注册用户达到15万。易得方舟和鲁军、童之磊等创业者也成为业内外关注的焦点，不少媒体称他们为“网络英雄”等。

网络泡沫破灭，风投撤资。2000年6月，正在易得方舟踌躇满志之时，IT企业在纳斯达克跳水，互联网的冬天降临。易得方舟遭遇了资本的无情，两周内，风险投资撤走。到2000年底，易得方舟经历着最为艰难的时期。首先是人事变动，5个核心人物走了3个。接踵而来的是经济问题，账上只有几千元钱，40多个员工等着开工资。

告别易得方舟。在易得方舟长期无法登录之际，易得方舟的首席执行官鲁军表示，他们暂时放弃了网站。童之磊的回忆是“登录网站的人越来越少，业务也不再继续接，网站停掉，公司慢慢不再做常规的业务”。而在当时，易得方舟曾经是学生创业的旗帜。

中国高校的创新创业体系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上，中国高校的创新创业体系仍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而以MIT为代表的美国高校创新创业体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备的阶段。

1.创新环境方面的差距：高校作为基础创新主体的意识不强

在中国，高校担当基础创新的主体角色的意识不强。在MIT的创新创业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和高校在基础创新领域分别担当的角色：政府主要通过资助高校来完成。没有基础创新，就不会有依托高新技术创新的创业。这也是为什么与MIT相比，中国大学生创业案例中的技术创新性不强的原因。没有高新技术创新作为依托的创业，在市场竞争中缺乏核心竞争力，很容易遭淘汰。由一个人完成的诞生在宿舍里的技术创新很难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没有技术依托的突发奇想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2.创业环境方面的差距：创新创业者的职业培训体系尚未建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MIT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比较完善和成熟。1932年4月，在康普顿校长的推动下，MIT通过教师大会，承认学校对教师研究成果专利权的拥有，由专门成立的专利委员会对教师的发明申请专利并进行管理。时至今日，MIT的创新创业发展已经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此历程中，不仅有MIT官方的组织，比如技术许可办公室，这是一个独立的部门，直接向分管科研的副校长负责。还有一大批非官方的民间组织，比如德什潘德技术创新中心、列格坦发展和创业中心等数十个以创新创业为主旨的组织或社团。这些组织在不同的创新创业阶段或是不同的领域对MIT创业者给予指导、支持和推动。另外，以MIT$100K为代表的精彩纷呈的创新创业赛事，不仅为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搭建起了桥梁，还从多个方面对创新创业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检验，提升创业者的成功率。

国内高校鼓励创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清华大学为例，90年代开始鼓励大学生创业，但尚未形成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1998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清华大学学生创业大赛”，之后每年都会有学生报名参赛。随后，成立清华创业园，为学生创业提供了载体空间。2013年4月，清华大学启动xlab，尝试构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新平台。xlab是由清华经管学院发起、学校首批12个院系共建的创意创新创业教育平台，面向清华各院系学生、青年校友、教师的创新创业团队，为创业者提供相关支持和资源，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质和能力，促进跨学科团队的融合协作。可以看出，xlab是清华大学在鼓励和组织师生创新创业的一次积极探索。但是，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清华大学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搭建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并非针对创新创业而建立。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拥有出色的技能，可以成为出色的程序员，但缺乏在营销、销售、运营和领导方面的整体素质，他们仍然需要接受培训。因此，中国高校在创新创业方面的角色，应当是一个创新创业者的职业培训教练，培养创业者的职业素养，使他们从一个创业爱好者，演变成一名职业创业者，增加其创业成功的概率。

3.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差距：在产学研合作体系中，高校与企业角色颠倒，且缺乏必要的行为规范

高校在产学研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在创新创业的体系当中，政府、学校和企业除了分别担当自己的角色之外，它们相互之间还有密切的联系。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比较简单清晰，高校和企业（产业界）的关系是合作者的关系。在双方的合作当中，各自应该如何参与其中，谁居主导地位？

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MIT始终居于主导地位。MIT并没有因为鼓励创业而忽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地位，通过严格的政策来保障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确保创新创业的源泉。这是高校有别于公司的根本，在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保证MIT的参与者（有可能是个人、团队或是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主体地位，不能因为参与公司的合作而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公司也只能在MIT已有的科学研究框架下，寻求与MIT的合作方向。MIT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作为学校代表，会对合作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以确保MIT在科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不管企业资助额度有多高，如果合作中MIT的参与者有偏离科学研究的可能，该项合作也无法获得批准。所以，在MIT主导的合作框架中，MIT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企业与MIT的合作是在MIT的创新基础上进行技术商品化。

目前，中国很多高校也有产学研平台和项目，但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高校大多处于从属地位。企业有一个创新计划，在自我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去找高校合作。在合作方式上，一般通过项目发包的方式，让高校的老师参与其中一部分，老师的任务比较具体，也有时间限制。老师一般需要在合同期间投入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完成此项“任务”。在合作的过程中，企业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与其说是合作，倒不如说是企业“购买”了高校提供的技术服务。理论上，高校应该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在关键技术的基础创新领域担当主要角色，企业只是在高校研究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某项技术或产品的开发。实际上，在中国的企业和高校创新创业的合作机制中，关系颠倒，企业出创意，出技术研发计划，然后找高校（教师）参与其中，共同完成。这样的合作机制如果长期延续下去，高校中最有可能在基础创新领域做出突破的人，却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企业中去，那么高校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主体地位将更加弱化。最终结果不管是对高校，还是国家来看，都是弊大于利的。因为，高校有自己的使命，不能因为企业的资助而偏离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主体地位。

所以，MIT在鼓励全校师生参与创新创业的同时，也进行了严格规范，以保持学校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主体地位。比如，第一条规定，技术转让和创业活动仅仅是教育、基础研究和传播知识使命的副产品，而不是目的。技术转让活动不允许干扰学校核心使命。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学术活动永远优先。另外，还有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参与创办企业，其余的工作日，要向大学尽义务。

中国企业具有技术依赖特征，自主创新和再创业精神需要提升

不断创新是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唯一途径。在美国和欧洲能够基业长青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技术创新促使企业的业务组合不断变更，从而避免产业被淘汰的风险。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878年爱迪生创办了爱迪生电灯公司，由于半导体的发展，通用电气开始生产收音机；为了提供收音机的内容服务，通用电气设立了电台；随着显像管的出现，通用电气又生产电视机，同时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提供传媒服务；再后来开始生产全套的家电产品；为了让人们能够消费他们的产品，通用电气又开始提供消费者金融服务……现在通用电气的主要业务已经转型到服务领域。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通用电气公司，依然能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医疗器械、飞机引擎、金融服务、传媒服务等领域引领行业发展，这与其创新创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通用电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吸引了众多的科技人才，创造出了多项世界新发明，并将这些发明转化成具有广大市场前景的产品，这也为通用电气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产品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症。中国多数重工行业都是通过合资或者技术引进成立的。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但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基本依靠进口，甚至连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都很少。中国的几大汽车生产厂商基本上是依靠合资方的技术和品牌在生产和销售。通过合资，中国汽车企业可以站在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的肩膀上，整合全球资源，短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技术。相对于独立研发和长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来说，通过合资引进产品冒的风险小，而拿着别人的技术和品牌都已经成熟的产品，经过简单组装生产就能投放市场，对以赚取短期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来说是不错的选择；这种合资模式的负面效应是容易导致技术依赖，从而造成企业自主创新意识越来越淡薄。中国企业的创新多集中在外围创新领域，很少涉及工艺创新。基础创新的主体是政府和高校，而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存在的使命是用技术服务民众。不可否认，中国有技术创新，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创新。但是中国企业的创新大多围绕改变产品的颜色、外观和形状，增加或减少一些功能等展开的，这些创新绝大多数属于外围创新。目前，很少有中国企业涉及工艺创新，涉及基础创新领域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外围创新比较容易被模仿，再加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技术实力相当，所以竞争大多表现为“价格战”。

另外，有些人认为中国虽然没有在技术创新领域领航，却同样不乏优秀的创业企业，比如马云的淘宝、李彦宏的百度等。虽然淘宝和百度在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但也必须承认的是没有MIT、斯坦福等高校在网络技术上的创新创业，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淘宝和百度。也就是说，没有MIT和斯坦福在网络技术上的创新，就没有马云和李彦宏在中国的成功。他们在中国市场发展得好，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两所大学在该领域的贡献之大。

政府应该做很多事情，但不能做超出其判断能力范围的事情

中国到底缺不缺创新？

有些人认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创新，还有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创新。那么，中国到底缺不缺创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曾经有过重大创新，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发明是来自中国的。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 0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降为0.4%。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2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

即使农耕文明时期的发明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但中国对基于这些发明的开发却不尽如人意。指南针的发明，最初主要用来占卜，尚未用在导航方面。而火药的发明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用来制作烟花爆竹。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将四大发明进行持续的开发，致使西方国家使用着指南针、运载着枪炮和火药，把中国瓜分？

所以，创新是一种持续性的行为，是一种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能力。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但其对这些发明的持续开发显然是不足的。近现代中国又有什么发明可以誉满全球呢？四大发明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到了工业文明之后中国的发明就乏善可陈了。近现代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创新是极其缺乏的。所以，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到底缺不缺少创新，而是如何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培养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从全球趋势看，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最核心内涵。

知识产权的保护、释放与学术知识共享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创业是知识的创造、运用，并且转化成财富，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经济发展要素，所以必须围绕知识的保护，采取各种措施。对内强调知识的创造，强调创新；对外强调对知识财富的保护。无论是知识的创造、激励创新，还是对知识的保护，都离不开知识产权制度。当前，中国创新主体所拥有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数量偏少、质量偏低，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也是中央政府提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最终目的，知识的释放、共享和传播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标。因此，国家在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时一定要避免限制基本学术知识的共享与传播。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期刊和著作都掌握在企业集团手中或高校的图书馆内。鉴于网络的发展和电子阅读的推广，知识基本上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共享。可是，几乎所有的数据库资源都是收费的，有碍于学术知识的自由传播。为此，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以生命为代价，呼唤网络自由和知识共享。通过知识的自由流动和共享，促进知识推进和技术创新，为国家的创新创业体系搭建广阔的知识平台。

案例4-3 亚伦·斯沃茨

亚伦·斯沃茨，美国程序员、作家、政治组织策划人和网际网络积极行动主义者。

斯沃茨是RSSDEV工作组的成员，共同创造了RSS 1.0的规格，及创建网站框架web.py。斯沃茨一直关注网际网络自由及网络信息流通等议题，并创办反对网际网络审查的组织“求进会”(Demand Progress)。鼓励每一个网络用户行动起来，阻止商人与政客把网络私有化，将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

2010年底和2011年初，斯沃茨在JSTOR（西文过刊全文库）的学术期刊上下载约400万篇文章。他从MIT的网络配线柜下载文件，过程中令一些JSTOR的服务器崩溃。JSTOR上的学术文章只对学生和研究人员有限度开放。

2011年7月，斯沃茨在波士顿被捕，被控以通信诈骗、电脑诈骗及从受保护的电脑非法获取数据等罪名。据起诉书称，斯沃茨暗中连接笔记本电脑到MIT的网络，使他能“快速下载大量JSTOR的文章”。案件的检察官说，斯沃茨的行动是为了上载文章到P2P文件共享网站。

2011年7月19日他被指控从JSTOR非法下载大量学术期刊文章，并遭联邦政府起诉被捕，面临百万美元罚款和最高35年徒刑，因而获得主流媒体关注。2013年1月11日早晨，他被发现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公寓中上吊自杀身亡。然而，在斯沃茨死亡之前，JSTOR宣布将会免费向公众提供“超过450万篇文章”，而起诉在他死亡之前仍然继续进行。

斯沃茨的家人和合作伙伴在他们创建的纪念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作为一个程序员和技术人员，他不是用惊人的技巧使自己富足，而是使网际网络和世界成为一个更公平、更美好的地方。”作家科利·多克托罗写道：“亚伦的政治观点、技术及对人和对议题的理解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结合。我认为他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政府应该如何“有所不为”？

如前所述，政府应该对大学“有所为，有所不为”。究竟政府在哪些方面应该不为呢？在创新创业领域，有两个具体方面是政府不应为的地方。一个是对高校在研究领域与方向的选择上，政府不该承担裁判员作用，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可能是缺乏判断能力的。另一个是在创业市场，政府经常以“有形的手”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却往往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造成资源浪费。下面，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两种情况。

“汉芯”（案例4-4）虽然是一个诞生在大学里面的创业，但该创业却没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做支撑。急于求成的“短平快”心理是导致汉芯造假的原因之一。国内科研系统的考核和晋升体制是导致科研工作者“急于求成”，甚至冒险“造假”的诱因。定向思维往往使我们聚焦在陈进学术造假的这件事和这个人身上，很少从制度的角度去反思。陈进为什么要造假？为什么参与其中的专家们集体造假？是不是这样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容易导致学者们进行学术造假？很多人无奈地在制度中急切地进行着研究和创新，而很多论文和科研成果仿佛就是“皇帝的新装”。

案例4-4 汉芯

汉芯，其意思为“中国人的芯片”，是著名的中国学术欺诈案件，由海外归来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行政总裁陈进所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多名知名专家学者参与鉴定，并且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芯一号于2003年2月通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随后汉芯二号至五号分别于2004年至2005年间发布。汉芯公司曾宣称，汉芯一号采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半导体工艺设计，在只有手指甲一半大小的一个集成块上装有250万个器件，而且具有32位运算处理内核，每秒钟可以进行2亿次运算。“国内权威专家经验证认为，这一成果接近国际先进技术，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

2006年1月，汉芯被人揭露为造假，过程是陈进在美国购买摩托罗拉飞思卡尔56800的芯片后雇用民工将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再找浦东的一家公司将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标识，以此骗取中国政府1.1亿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到账6 000多万元），同时揭露此事的人士宣称手中有足够的证据，并向中国政府告发。对此，上海交大汉芯科技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汉芯系列DSP芯片属造假”的言论纯属捏造，但并没有向公众展示反驳造假的研发技术文档。中国政府对汉芯造假进行了调查，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调查组确认“汉芯一至四号”造假属实。

2006年5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证实汉芯造假，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决定终止其负责执行的科研项目，并追缴相关经费，取消以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的资格。教育部决定撤销陈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工作委员会撤销陈进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不过直至最后，都没有相关责任人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无锡尚德（案例4-5）的案例并不是诞生在中国高校内的创业案例，但它却有助于我们透视中国的创新创业环境。与汉芯案例不同，无锡尚德是一个具有原创技术创新（该技术来自于施正荣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的研究）支撑的在中国创业的典型案例，但却同样因为“急于求成”心理和晋升体制导致失败。该案例再次惊醒我们，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重要性，政府的“拔苗助长”行为，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案例4-5 无锡尚德

1.施正荣与太阳能事业梦

施正荣师从国际太阳能电池权威、诺贝尔环境奖得主马丁·格林教授。2000年，带着技术和在澳洲两年的薪水40万美元，施正荣回国创业。“给我800万美元，我做给你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是施正荣的口头禅。那会儿听着特像大骗子，所以谁都不看好他。

2.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与公司的创建

当然，也有敢吃螃蟹的,这就是无锡市政府。在政府主导下，8家无锡市国有公司共融资600万美元，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成立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2002年9月，第一条生产线投产运行。2004年，尚德产值翻了10倍，利润接近2 000万美元。2005年，尚德在无锡市委书记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企业私有化，原先占尚德股份75%的国有股获益十几倍后，相继退出。

2005年上半年尚德海外公司向高盛、英联、龙科、法国Natexis、西班牙普凯等国际著名投资基金共私募了8 000万美元的资金，完成了对尚德所有国内股东的股权收购，使尚德成为一个海外公司百分之百控股的外资企业。

北京时间2005年12月14日，无锡尚德（NY：STP）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半个月后，持有6 800万股的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身价超过23.13亿美元，他成了2006年中国的新首富。

3.裂变式发展与投资决策失误

解决了资金、理顺了产权，尚德电力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到2007年底，完成产量360兆瓦，实现销售收入超100亿美元，公司市值突破百亿美元，进入世界光伏太阳能前三强。同时，施正荣着力打造的完整的产业链正付诸实施。按照公司第二个五年规划，到2012年，尚德电力将形成硅材料、硅基电池、硅薄膜电池、光伏组件和发电系统及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导致尚德现金流捉襟见肘的一个原因是太多的投资失误。2009年，尚德在四川成都启动碲化镉薄膜电池项目并投入数亿元研发费用，但其在转化率方面一直未能有所突破，最终以失败告终。施正荣还在上海投入3亿美元建造50兆瓦非晶硅薄膜电池工厂。但最终投产的3兆瓦薄膜电池在市场毫无竞争力，最终导致整条生产线完全关闭。

类似的失败投资比比皆是。2011年,尚德与5年前签订了长单的硅片供应商MEMC公司解约，这让尚德损失了至少2.12亿美元。耗资1.07亿美元收购了日本MSK公司三分之二的股权，却未能让尚德在日本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2011年，尚德在投资上的损失就高达10亿美元。

4.施正荣的离开与无锡尚德的破产

GSF欺诈事件的连锁反应继续发酵，尚德电力的股东和大型基金开始做空它的股票，把股价打到1美元/股以下，股价最高时曾达90美元/股。8月1日，华尔街投资机构马克西姆集团（Maxim Group）更是将尚德的目标价由0.5美元/股下调至0美元/股。在美国投资者的压力下，施正荣辞任尚德电力首席执行官。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债权银行联合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无锡尚德破产重整申请。据介绍，包括工行、农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对无锡尚德的本外币授信余额折合人民币已达到71亿元。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无法归还到期债务，依法裁定破产重组。

5.尚德破产背后的“有形之手”

尚德折戟沉沙，施正荣英雄末路。尚德的盲目扩张遭遇了光伏产业世界性寒冬，施正荣的任人唯亲导致了公司骨干的众叛亲离，对尚德破产各种原因的挖掘不外乎恶劣的外部环境和混乱的内部管理。

5.41亿美元可转债违约可能是压倒尚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但9家债权银行对尚德高达71亿元的本外币贷款绝不是在一两天内完成的。到底是谁给了这些银行“坚定”的自信，如果没有信贷资金的支持，成都的碲化镉薄膜电池项目、收购日本MSK股权以及在欧洲的兼并等扩张行为就难以成行。银行在慷慨为尚德画大饼式的疯狂扩张埋单时，是否曾想到了风险控制。在地方政府盲目崇拜国内生产总值的背景下，银行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产能过剩的帮凶。

当然，银行的慷慨与当地政府的信任背书撇不了干系。无锡市政府通过国联集团对尚德的影响若隐若现，尚德破产重组更是国联集团唱主角戏。此外，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也跟光伏产品得到政府过度补贴有关。地方政府一味地鼓励企业扩大产能，却没有考虑高度依赖海外单一市场的风险。当欧美市场迅速恶化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呵护却成欧美进行“双反”的把柄。

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政府的角色更多是政策引导，在产业起步期适当扶植是必需的，但这种扶植如果被无限期延长，那么这个产业永远都将是襁褓中的孩子。政府为了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额外的优惠和支持，但可能会扭曲市场，给企业传递错误的信号。如果换一个视角看，尚德破产重组并不是坏事，其意味着亏损的终止，风险得到了释放。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再一次说明，任何一个产业都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调节，而不是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优惠”下，拉郎配式地一厢情愿。

另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政府的身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所以无法做到公平和公正。事实上也是这样，在经济危机期间，机会和资金会优先流向国有企业，造成一些行业的国有企业收购同行业中竞争力较强却得不到资助的民营企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了。当这种现象从偶然现象演化成一种趋势时，“国进民退”的话题便引起热议。这样的环境是对艰辛创业的民营企业家的严重打击，也给即将进行创业的热心青年，泼洒了一盆冷水。

MIT的创新创业对中国有何启示？

创新创业可以表现为无形的精神和文化，有形的组织和活动，还有制度上的法律和规范。创新创业是由国家、企业、高校以及个人共同参与实现和推动的。下面从高校、企业和国家（政府）层面看看从MIT创新创业案例中得到的启示。

高校勇担基础创新主体的角色，构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在创新方面，高校及其科研院所应该担当起基础科技创新的主体角色。工业文明的基础科技创新和发明大多诞生在高校和政府主导的国家实验室中，MIT便是其中的一所高校。目前，中国高校的主要精力仍然在教书育人上，在基础科技创新方面显得薄弱。可喜的是，一些高校正在从教育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变。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方面见长的高校，应该实现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勇担基础科学领域创新的重任。基础科学的创新，是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的基础；没有基础创新就无从谈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以汽车产业为例，如果没有发动机的出现，不可能有汽车、飞机等工具。所以发动机是一项基础性创新。福特通过工艺创新，构建了标准化的汽车流水生产线，使美国人都能够买得起汽车。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在汽车的颜色、大小、形状和功能方面做些改善的外围创新，对于我们国家竞争力的增强意义不大。也就是说，没有基础创新，国家竞争力便没有根基。

在创业方面，高校应该成为创新创业江湖中的“少林寺”，不但要为有志于创业的师生传授创新创业的技能、提升创新创业的素养，还要以正确的创业观引导学生。创业者毕竟不是多数，创业成功者更少。学校应该设置各类创业组织和丰富的创业课程，培训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另外，高校需要搭建创新创业的“十八铜人阵”，过了十八铜人阵的项目，才能“下山”闯荡“江湖”。要搭建或鼓励学生团体建立各类竞争平台，既可以为投资者和创业者创造沟通的机会，又可以使创业项目在竞争和切磋中不断成熟和完善，提高创业的存活率。这是高校对创业者和社会资源负责的表现。

在与企业合作的机制中应该处于主导地位。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应当受到鼓励，但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高校不能因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而偏离了传授知识和基础创新的使命。高校应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一方面帮助教师申请专利，挖掘应用潜力，向社会公开，吸引企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管理和监督与企业的合作，保证学校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企业从外围创新向工艺创新渗透，多方位参与基础创新

企业应该担当工艺创新和外围创新的主要角色。钱德勒在《大企业和国民财富》中阐述了企业的使命，即用技术服务民众。创业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已有的技术演变成商品。技术演变成商品的过程，既包含了生产工艺方面的创新，也包含了对商品进行的外围创新。相比工艺创新，外围创新更加容易，但却容易被模仿，所以竞争力不强。中国的企业在外围创新领域进行了很多尝试，使产品更加符合中国市场的消费行为和习惯。接下来，需要突破的是核心零部件领域的技术创新。最后，需要进入更加深层次的创新领域——工艺创新，通过改善或改变现有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性能、效率，降低成本，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便利。

中国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之一，应该提高研发投入力度，多方位参与技术研发。很多学者在多个场合提到“企业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实力去进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就中国企业投入的应用型技术研究来看，研发投入明显不足。2013年，中国500强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1.27%，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为3%～5%。企业除了加大投入到自身的研发中去，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方位参与国家和高校的基础研发体系。一方面，为社会提供了经济资助；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基础研究的过程中，企业能够实时掌握技术动向，第一时间发现和把握机遇，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增长点。

政府运用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创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推动创新，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依然习惯用大项目（如863、2011创新计划）的形式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转化。如果在战争等非常时期，这是一种高效和直接的创新组织形式。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和平时期，直接行政组织的形式是否合适？效果又如何呢？事实证明，经过市场考验的创新是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创新。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来建设国家实验室，或者提高研究人员的收入水平，让他们更加专注于科学研究，生活得更加体面，更加有自豪感。记得小时候，经常有人会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很多小朋友会非常自豪地回答“科学家”！可当这批小朋友长大之后发现，原来科学家是那么清贫和苦闷的职业。同样的问题问现在的小朋友，很少有人会回答“科学家”了。如此这般，中国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向前推进？

为创新创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除了可以资助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之外，“有所为”的地方还有为创新创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比如，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对创新创业的行为进行规范，理清政府、高校和创新者之间的产权归属。从税收制度方面，保护企业创新的动力，利用税收杠杆推动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领域。建立法制环境的保障，是政府应该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企业必须创新，因为不创新就没有竞争力，就会被淘汰。所以，政府应该更多地运用好市场杠杆和法律环境的保障，让企业有一个更好的创新环境。中国有个词叫作“推陈出新”，如果市场竞争不淘汰企业，又怎么会推出更好的企业呢？如果干预创新创业的公平竞争，往往会有适得其反的结果发生。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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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MIT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中，政府、高校、企业各有分工、相互影响、共同铸就了美国创新创业的辉煌。以MIT为代表的美国创新创业模式其实就是一种“科技共和”体制。以MIT模式为代表的“科技共和”模式是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首先，中国高校需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MIT的创新创业模式中充分体现了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精神。实际上，从19世纪早期开始，首先在德国，随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最后在美国，大学获得的学术上和科学上的辉煌成与学术自由的伸张密不可分。这种自由探索是个人通往精神上、智力上的成熟之路，也是人类发现真理之路。贯彻学术自由是进行创新创业的客观要求，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中，需要进一步扩大高校自治权，充分发挥学术自由，深化高等教育管理的体制改革，为学术自由提供制度保证。

其次，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应该实现共享。知识共享不仅表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联合研究上，还表现在学者和学生的自由选择权，以及国家、机构和高校将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进行公开和共享上。尤其是学术研究领域知识，更需要建立一个可以相互分享和交流的机制和平台，避免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封锁学术知识的共享和传播。

最后，各司其职，共同参与，构筑和完善中国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和推动世界文明做出贡献。政府需要营造学术自由和自治的环境，组建由科学家组成的国家科技政策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科研制度和科学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资助高校，共同承担在基础科学领域创新的重任；建立一套促成学术知识共享和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释放机制，鼓励高校和企业参与创新创业；同时还需要建立一套创新创业的退出机制，使投资有序，退出规范。高校在政府和社会资源的资助下，在学术自由和共享的氛围中，勇担基础科学创新的责任，推动科技向前发展；有条件的高校还应建立一套鼓励创新创业的体系；在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中需要保持主导地位，不能偏离科学研究的方向。

期望MIT的创新创业模式能在符合国情的现实中得到采纳，这将会有助于中国进入真正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发展轨道，生产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按照人口比例计算，中国技术创新的比例将是美国的4倍多，这种模式不但会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其所诞生的科技成果，还将会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届时中国将从“文明古国”转变为“文明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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